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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当今小学体育教育进行了切合实际的概述。书中探讨了当前的体育教育现状、
根深蒂固的行为理论和方法，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框架，并充分论证了采用社会文化方
法的必要性。本书是学生和在职教师理解体育理论、方法、历史、全球视角和政策的必
读之作，也体现了建立以儿童福祉而非健康主义视角为中心的整体体育教育项目的
必要性。

��英国东伦敦大学Shrehan  Lynch  博士

“本书对当代儿童健康和福祉的观点提出了创新性的见解，是体育教育领域的必读
之作。”

��美国圣道大学运动机能学系主任格雷戈里·J·苏库普教授

��副教授  Maree  Dinan‑Thompson，健康与体育

“作者是一位充满热情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本书对当代研究做出了重要且及时的贡
献，探讨了‘体育教育’的意义。书中打破了‘体育教育是什么’、‘体育教育如何进
行’以及‘体育教育的地位’等界限。作者探索了本地和全球的论述、模式和影响，并
提出挑战，即采取一种整体方法来提供高质量的体育教育，将福祉和健康目标明确地
融入政策制定中，更重要的是，融入实践中。”

“作者拥有二十五年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方面的教学经验，曾与来自四大洲的学生
共事。

��瑞典哥德堡大学教育、传播与学习系苏珊娜·加维斯教授

澳大利亚教育课程顾问和詹姆斯·库克

他运用其深厚的研究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开展全球性的定性实证研究。本书全面
而权威地探讨了学习的身体层面如何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本书是所有
教师��包括一线教师和专业教师��的必读之作。

澳大利亚大学

体育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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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西·伍德  MBE，荷兰北爱尔兰国际学校

“所有社区和学校领导、教师和家长都需要了解这项最新研究和蒂姆的专业知识。这本书为我们所
有人提供了从‘说教’到‘做实事’的实用见解，对于所有希望为孩子们的未来福祉做出贡献的教育
工作者来说，这本书都是必读之作。”

“这本书既切合实际又非常及时，它有助于解释为什么由具备教学技能和内容掌握能力的体育教师
在小学阶段提供资源充足的体育教育，对于确保青少年接受高质量的体育教育至关重要，这能让
他们终身保持积极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澳大利亚弗林德斯大学副教授谢恩·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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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献给我的家人��Eftyhia、Eleanor、Nathaniel  和  Emilia，感谢他
们一直以来的爱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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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前言

无论你处于探索学习与教学最佳实践目标和原则的终身旅程的哪个阶段，无论你、你的学
校或机构在这个领域拥有多少个人和专业经验，你都需要了解这项最新研究和蒂姆的专业
知识。本书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从空谈到实践的实用见解，是所有希望有所作为的教育工作
者的必读之作。

这关乎我们孩子的未来福祉。无论身处世界何处，无论我们是家长、教育工作者还是影响政
策和实践的政治家，我们都面临着至关重要的时刻。如果我们希望学生在人生中取得成功，
那么他们的福祉和良好的心理健康应该放在首位。现在正是重新审视优先事项的恰当时
机。蒂姆邀请我们与他建立虚拟关系，带领读者踏上一段基于实证的旅程，深入探讨我们作
为一个社会，真正希望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身心健康且富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应该是什么样
子。这本书充分展现了⋯⋯的非凡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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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前言

AFNORTH国际学校

Kathy  Wood  MBE，M.Ed.

他的信息和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幸福感？因此，请承担起责任，欣然接受，并
通过花时间阅读和采取行动来获得启发。

荷兰布伦瑟姆

国家教育领袖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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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本研究著作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体育教育”（PE）来优化儿童身心健康。教
育问题不再是体育活动是否能促进儿童身心健康（这已是不言而喻的），而是
如何让高质量的常规体育课成为所有学校所有儿童身心健康的平台。体育教育被
定义为“通过运动进行教育”（Pangrazi，  2001，第5页），正如本书标题所示，
本书探讨了与教育中身体维度相关的整体性方法。因此，“通过运动进行教育”被
用作探索儿童健康和福祉整体方法的视角。

多年来，体育课一直被学校倡导为一门重要的课程，人们也认识到通过身体活
动进行学习的全面益处。然而，教育领域仍然存在一个问题，现代研究表明，体育
课的实施并未取得进展（与教育政策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Cale  和  Harris  
(2019)指出，英国儿童在健康和身体方面的知识和理解存在不足。此外，文献也在
一定程度上表明，全面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的理念在实践中未能得到充分实
现  (Lynch,  2017;  Tinning,  2018)。

1
介绍

©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
10.1007/978‑3‑030‑22266‑6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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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小学体育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儿童
学习中身体维度发展的建议，从而带来终身的健康益处。

因此，本书的目的是：明确“体育教育”儿童的“内容”；文献和研究表明应
该如何进行体育教育；明确体育教育为何没有达到应有的成效；并为我们的
改进之路提供全球方向。

2009）。然而，柯克提醒我们，必须继续走上改进之路（2014）。

本书运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成果，并借鉴了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
亚国家（特别是瑞典体育教育教学研究）的“教学问题”。在此语境下，“教
学”指的是“对教学、学习和社会化之间关系的关注”（Quennerstedt  &  
Larsson，  2015，第1页），并且“在许多欧洲国家，这一概念代表了一种
研究传统，这种传统关注教学和学习的理论与实践”（第2页）。因此，该术
语的含义与英语中的含义有所不同。

体育教育为身心健康提供了一个平台。具体而言，高质量的体育教育（QPE）能
够提升儿童的终身福祉和整体健康（Lynch，  20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5）。这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它属于教育领域，并得到了与体育活动益处相关
的定量研究的验证（详见第11、12、13和14章）。然而，要理解如何实施高质量
的体育教育，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2 T·林奇

本书的目的

有时，教学法研究会提出一些与教育实践略有不同的问题。传统的教学法问题通
常围绕“教什么”、“怎么做”和“为什么”展开，即教师教什么、如何教，学生学
什么、如何学，以及为什么要教授或学习这些内容或教学方法。诸如“谁在教”、
“谁在学”、“何时学”以及“和谁一起学”等问题也同样重要。(Quennerstedt  
&  Larsson,  2015,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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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体育教育的全球定义阐明了体育教育的整体益处：

实现身心健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Kirk，  2014；  MacDonald，  2012）。高质量体育教
育（QPE）的实施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包含诸多层面，这使得本书具有全球意义和时代价值，
因为它探讨了教育工作者、学校和社区领导者如何通过加强体育教育来优化儿童的福祉。

许多书籍提倡从身体层面促进身心健康，而本书则运用循证研究来验证质量促进身心健康
（QPE）的有效性，并进而为发展儿童的全面身心健康提供指导。本书秉承格林菲尔德
（Greenfield，  2012）所说的“深度思考”、“内容”或“意义”，这些都源于研究，也被称
为“理念、思考和建构”（哈蒂，  2009，第26页）。也就是说，本书是多年循证研究、实践经
验和内在洞察的结晶，经过精心构建，旨在赋予其意义。因此，研究的不同方面被嵌入到“一
个层层嵌套、不断积累的关联体系中”（格林菲尔德，  2012），从而构建起知识体系。

此处阐明的“意义”与优质教育（QPE）以及如何在学校社区中最佳地实现优质教育相
关。Cook  和  Odom  (2013)将“循证实践”与“意义”联系起来进行定义：“高质量研究表
明，实践和项目对学生成绩具有显著影响”（第  136  页）。本研究著作中有意义的客观证据
来源于：来自案例研究小学的定性深入数据，这些案例研究涉及教师和学生参与者；定性研究
��

31  引言

体育教育是一种有计划、循序渐进、包容性的学习体验，是幼儿、小学和中学课程
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教育是终身参与体育活动和运动的基础。通过体
育课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学习体验应符合他们的发展阶段，以帮助他们获得积
极参与体育活动所需的心理运动技能、认知理解能力以及社交和情感技能。  
(2015,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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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学校教育体系才能让孩子们做到这一点（Lynch，  2016）。一瞥

用于教育（Braithwaite，  1994；  Lynch，  2014）。然而，在最近的

为增进学生福祉而实施��这是一项道德行为。

儿童；由美国九个州的教育工作者进行的一项问卷调查；

澳大利亚的教育举措体现了这种优先事项。澳大利亚是

国家课程：1994  年和  2013  年。

由“体育教育”改为“健康与体育教育”

一直是整体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领域的领导者（H，W
（体育和体育）课程改革（Lynch，  2016）。在澳大利亚，自1901年以来，每

体育教师参与者负责教授小学体育课程

研究表明，儿童学习的最佳时间是⋯⋯

“在教学研究中，研究对象是教育和教育实践。”

澳大利亚八个州和领地正式负责

应该填写。教学研究的线索再次交织在一起；

本书始终将澳大利亚视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因为书中论证了这一点。

本文还收集了来自一项大型事后实证调查的定性和定量数据，该调查涉及近400名
政府小学的校长/主任教师。Zach、Shoval和Lidor  （2017）指出，体育教育领域缺
乏定性研究，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空白。

2015年，第2页）。因此，这种知识积累填补了当前的空白，有助于阐明如何才能最好
地利用物理维度。

尽早开始实体学习之旅，并惠及所有学生

及其对教育实践过程的影响。教学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已经进行了两次课程改革。

1994年，关键学习领域的命名正式确定。

并采用了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文化方法��这种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在第9章中有
详细讨论。  “社会文化方法的任务是阐明人类行为之间的关系，

在学前班和小学低年级阶段，儿童可以锻炼运动技能并接触到高质量的体
育教育（QPE）体验（Branta、Haubenstricker  等）。

来自公认的示范性初始教师教育（ITE）体育教育案例研究项目的深度数据；对中学
受过培训教师的访谈

并对其制度和政治前提条件进行审查

Espenschade  &  Eckert,  1980;  Kirk,  2005;  Lynch,  2016）。因此，它是理想的。

因此被视为一种政治和道德行为”（Quennerstedt  &  Larsson，

Seefeldt，  1984；  Cale  &  Harris，  2019；澳大利亚联邦，1992；

4 T·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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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各国（Lynch  &  Soukup，  2017）。文献和研究表明

政策承认人的一生，将体育作为一门学科/学习领域，在人的一生中赋予其越来越
重要的意义��“终身教育”。

本书的研究基础及其对以下问题所做的贡献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学校就提倡终身体育活动（Kirk，  2014）。然而，
尽管可以说许多学校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但令人遗憾的是⋯⋯

‧设施、设备和教学人员配备不足

‧课程时间分配不足；

‧班级规模大，经费削减；

以及年轻人”（第  4  页）。定量研究已经检验了这些益处。

研究表明，包括已开发地区在内，这一数字远远不够。

体育活动和文学领域提倡QPE以及以下概念：

‧被认为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减缓并逐渐衰退，大脑连接也会受到影响。

里亚尔，通常与资金不足有关；

一方面，以及文化、制度和历史背景

全球研究发现，小学体育课通常存在以下问题：

可塑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Greenfield，  2012）。
因此，贯穿整个体育教育（健康和福祉）

是“如何”才能在小学/初中阶段成功实施体育教育。

“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促进所有儿童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政策仍然是儿童健康和福祉的主要障碍。

哪个动作发生在另一个动作上”（Wertsch，  1998，第24页）。将健康纳入体育教
育术语体系，对于⋯⋯来说意义重大。

世界各地的学校。Cale  和  Harris  (2019)论证了其重要性。

纪律，承认身心健康在生理层面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神经科学也支持这一点；而
“生理”

‧由培训不足的教师授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  年）。

多年来，这一缺陷一直存在，尽管近年来做出了更多有针对性的努力，但实施起来仍然困难重重。

5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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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一名中学体育教育专家，或者追随他们对与  5  至  11  岁儿童一起工作的
热情，成为

准备一年制研究生教育证书（PGCE）课程

专攻体育并成为课堂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的人很少见，据统计只有大约三
人（Lynch，

教授体育课时，而“在中学，体育课主要由专职教师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因此，文献和研究表明，小学存在⋯⋯

教师培训（SCITT）。

2014年，第8页）。

关于课堂教师缺乏自信的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论述过了。

（Griggs，  2012；  Lynch  &  Soukup，  2017）。这种情况似乎在世界许多
地方都有发生。例如，在澳大利亚。

英国的体育教育现状。许多教师对教授体育缺乏信心，且接受的培训也十分有
限��因此，他们
缺乏理解和知识（Cale  &  Duncombe，  2008；  Cale）

课程仅需五个小时，适合那些参与以学校为中心的初始课程的人员。

对体育教育和英国儿童有浓厚兴趣的未来ITE学生常常面临一个系统性的
选择：追随他们对体育的热情。

具备教学能力，但随后却缺乏教学兴趣和准备。

英国和澳大利亚一些州缺乏体育专科教师

‧在一些国家，人们对学校以外的更广泛的社区项目和设施的途径联系了解有
限。（Hardman，  2008a，
第5页）

活动课程而非符合发展阶段的准备

（2012）补充资料显示，有时甚至只需九个小时就能捐献给体育老师。

2015）。这种情况不仅存在于英国，也存在于世界各地。

提供体育教育（Lynch，  2013）。因此，他提出的建议贯穿始终��

体育教师的备课工作过去曾被描述为一般体育活动。

小学教师。教师资格认证课程

小学全科班教师通常负责

（&  Harris，  2019）。Griggs  （2012）指出，因此小学体育课的教学效果“不
佳”。随后，这会对学生在这一关键学习阶段的体验产生负面影响（Ofsted，
2000，2004，2009；体育教育协会，1998；引自  Keay  &  Spence，  2012） 。
Griggs

6 T·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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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表明，教师队伍，特别是体育教师的短缺，以及体育教师（尤其是小
学教师，但不限于小学）的准备不足，都造成了教师队伍的不足。此外，一
些负责体育教学的教师态度消极、积极性低下。全球范围内，人们也普遍
担忧体育教师培训质量、教学及教学资源、实践指导不足、缺乏专业精
神和职业道德，以及这些问题对学生学习体验的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年，第9页）

欧洲小学体育教育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

小学体育专业教师（拥有高等学历）的需求一直被忽视（AHKA，  2018；澳大利亚联邦政
府，  1992；  Lynch，  2005）。

2008b）

北欧国家被认为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要好。“例如，在瑞典，目前对规划教育的态
度要积极得多，该学科重新获得了重视和资源。芬兰和挪威的规划教育形势也看起来不错，
尽管不如瑞典那么好。然而，丹麦的规划教育仍在等待突破”（Annerstedt，  2008，第303
页）。

体育课被边缘化；“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大多数地区，体育课在实际教学中的地位低
于其他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第7页）。此外，具体而言，“在小学，体育课教师
既有普通教师也有专业教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第8页；Lynch  &  Soukup，  
2017）。以下总结支持了之前对体育课质量的担忧：

‧课程时间不足‧教学质量有限，主要原
因是教师培训不足‧对运动发展和运动学习重视不足。（Hardman，

在欧洲，体育教育的开展情况参差不齐��一些国家被认为发展稳定良好，而另一些国家则
被认为仅处于体育教育发展的初期阶段。哈德曼描述了“学校体育教育普遍被认为正在衰
落或被边缘化”的现象（2008b，第5页）。

7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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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发布的一项名为《澳大利亚青少年福祉》的研究，由澳大利亚儿童与青
少年研究联盟（ARACY）开展，调查对象超过3700人。该研究表明，尽管澳大利亚
的课程体系被认为是全球领先的，但其儿童和青少年的福祉并未达到应有的水
平。这项研究的数据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其他成员国进行了比较，
这些国家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北美以及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发达经济体。

‧体育课和运动通常被认为是“玩耍”，而不是培养“思考”能力的科目（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2008）。

亚洲国家除了关注全球问题外，还存在以下问题：

‧体育课和运动课外活动的场地和器材有限。  ‧体育课班级人数过多，每
节课都有四十名或更多学生。  ‧体育氛围不浓厚。  ‧体育课和运动方面
的重要决策往往由政府官员做出，
而这些官员在该领域缺乏学术或专业资质。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澳大利亚在约四分之一的指标（46项指标中的12项）上
排名前三分之一。而澳大利亚排名后三分之一的令人担忧的领域包括“失业家
庭、婴儿死亡率、糖尿病和哮喘发病率、青少年教育水平、3‑5岁儿童学前教育水平
以及二氧化碳排放量”（ARACY，  2013，第4页）。

此外，一项研究表明，加拿大安大略省超过60%的小学教师没有接受过任何体育
教育培训（Faulkner  et  al.,  2008）。因此，教师培养的传统模式似乎无法满足
当今社会的需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指出，体育课在全球范围内被边缘
化，而这种边缘化似乎始于教师教育。然而，体育课也被描述为“唯一一门将身体
和体能能力与基于价值观的学习和交流相结合的课程，它为培养21世纪成功所需
的技能提供了学习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5，第6页）（参见第25页）。
由此可见，教育工作者和整个社会似乎都没有充分利用体育课的身体层面及其
带来的健康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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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大谈儿童福祉、社会公正以及全面的健康、福利和体育课程改革，但这份报告指出，
与2008年以来的历份报告相比，大多数领域并未取得任何进展。这令人担忧，因为尽管澳大
利亚在政策层面关注儿童福祉，但这些政策似乎尚未转化为实际行动。

澳大利亚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以下各项排名垫底：

‧四年级欺凌（在  49  项中排名第  40  位）；  ‧儿童肥
胖（在  39  项中排名第  28  位）；  ‧学前入学率
（3‑5  岁）（在  40  项中排名第  35  位）；  ‧小学入学前一年参加有组织的学习
（在  37  项中排名第  36  位）；  ‧学校归属感（在  34  项中排名第  26  位）；  ‧学校压力

（在  26  项中排名第  24  
位）；  ‧青少年数学能力（在  22  项中排名第  15  位）；  ‧青少年怀
孕（在  41  项中排名第  30  位）（ARACY，  2018  
年，第  7  页）。

（Kirk，  2005，第240页）。有观点认为，世界各地的教育基础设施忽视了早期教育和小学
体育教育（Hardman，  2008a，  2008b；  Lynch，  2015；  Lynch  &  Soukup ，  
20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 ，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

2018  年的《成绩单：澳大利亚年轻人的福祉》指出：

小学在儿童的健康和福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根据世界各地的教育政策和指导方针，
小学教育应被优先考虑。柯克（2005）认为，早期学习经历对于持续参与体育活动至关重
要，而目前只有部分人群能够在学校和体育俱乐部获得高质量的体育体验。此外，“中学体
育专家的介入可能为时已晚，无法对大多数儿童的能力、认知和动机产生影响”。

此外，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体育教育只明确侧重于身体层面而不是整体方法的国家，“英
国在2007年全球21个最富裕国家中儿童福祉排名垫底，2013年在29个国家中排名第16，
2016年在35个最富裕国家中排名第2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7年、2013年、2016年；
引自Cale  &  Harris，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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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些要素借鉴并扩展自

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以定性的、情境化的循证研究补充了定量研究（第11‑15章）。因
此，这一要素

课程、教学和学习的重点。循证研究

（IUHPE，  2009；  Lynch，  2017）。继续顺时针方向移动，最后一个

认为体育课程中注重动作练习也有助于提高⋯⋯

思考“学校环境”以及体育课如何做到包容性至关重要。

这项研究著作探讨了小学中QPE的实施情况。

“移动”优先级。从图1.1顶部开始是第一个元素：

已实施。也就是说，鉴于以下情况，如何才能最好地组织和管理它：
本书拥有独特的环境和设施。这正说明了本书的价值所在。

是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和“全校”方法，

体育课中运动的价值。图1.1的下一个关键主题（顺时针方向）是整体健康。需要考虑的
健康维度包括：

在探讨教育者如何优化儿童福祉时

文献表明，这需要强有力的领导和沟通能力。

需要考虑的关键主题是社区伙伴关系。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一个框架，有助于描绘相关问
题的“全貌”。

儿童整体发展分为两部分：“社交、情感和精神健康”；以及“身心健康”。图1.1的底
部是：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切实可行的指导，以普遍提高儿童的健康和福祉。

这项研究旨在探讨教育工作者和学校如何通过身体层面来优化儿童的福祉。

健康促进学校（HPS）模式与此不同，但它们具有以下特点：

认知维度（参见第14章）��这一要素明确指出：

通过QPE，可以发现许多关键主题和相互交织的要素。

10 T·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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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儿童全面发展

学校实施（组织、风气和环
境）

全校参与方式

学习重点

健康与身体福祉

社会文化方法

（健康促进学校）

社区

‑沟通

运动优先级（身体维度关注和
认知维度）

课程、教学与

‑领导

基于优势的（伙伴
关系/合作与服

务）

‑社交、情感和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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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优质体育教育的要素

澳大利亚活力健康儿童协会。(2018)。肌肉锻炼：是时候行动起来了！

来自http://www.activehealthykidsaustralia.com.au/siteassets/documents/
2018/ahka‑report‑card‑long‑form‑2018‑final‑for‑web.pdf。

安纳斯泰特，C.（2008）。斯堪的纳维亚的体育教育，重点关注

2018年儿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报告。检索日期：

瑞典：比较视角。  《体育教育与运动教学法》
13(4),  303–318。

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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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福祉
理论、模型和方法：物理

2

人们提倡将理论与课堂（或运动场）实践相结合，这将加强课堂教学和研究，
鼓励更广泛地运用各种方法，并选择最适合特定情境的方法（称为“教学
法”）。与研究的教学法类似，教学法被定义为教学的艺术或科学（Quenner‑
stedt  &  Larsson，  2015；  Tinning，  2010） ，它包含三个要素：学习、教学
和课程（Kirk、Macdonald  &  O�Sullivan，  2006）。

优质体育教育的首要要素（参见图1.1）是课程、教学和学习。本章探讨了深入
理解教育理论对于优化儿童福祉的重要性。Tracey和Morrow  （2017）阐述了
理论的重要性，指出专业人士在实践中开展教育和研究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
理论驱动。Ewing也支持这一观点：“不同的意识形态或信念也会影响人们对
知识和学习方式的理解。这反过来又会导致不同的课程规划、评估和报告方
法”  （2010，第23页）。有观点认为，传统课堂教师在这方面存在局限性，缺乏
对教育方法的兴趣或知识（Tracey  &  Morrow，  2017）。

©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
10.1007/978‑3‑030‑22266‑6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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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理解如何实施高质量教育以促进身心健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探讨教育与健
康的方法时，心理学视角也至关重要。

理论是人们看待世界的框架��一种人们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视角。特雷西
和莫罗将其描述为“基于信仰体系的解释，这些信仰体系通常得到广泛的研究和数据库
的支持，并且往往被大量人群所接受”  （2017，第3页）。“模型”与理论非常相似，这两
个术语经常被互换使用。然而，有观点认为，“模型是用来解释和呈现理论的隐喻”（特雷
西和莫罗，  2017，第4页），是一套计划或程序（凯泽，  2001，第26页）。因此，在体育
教育中，已经有很多模型被用来提供教学的“方案”（教学法），从而代表了一种理论方
法（廷宁，  2010）。

p.  xi）。教育学与欧洲关于教学、学习和社会化的研究概念相似（Quennerstedt  &  
Larsson，  2015，第  2  页）。

近年来，一些较受欢迎且较为流行的体育教育模式包括：基于“理解性游戏教学法”
（TGFU，源自“理解性游戏”（Bunker  &  Thorpe，  1982））、  “游戏意识”（Dean  
Duyn，  1997 ）、“游戏实践”（ Lauder，  2001 ）、  “游戏概念教学法”（McNeill  
et  al.，  2004）、  “体育教育”（Siedentop，  1994）以及Hellison的“个人与社会
责任教学法”（TPSR）  （2011）。Tinning将20世纪最主要的体育教育课程模式描述
为：瑞典体操、运动教育、健康相关体能（HRF）、基础运动技能（FMS）、体育教育、
TGFU和“游戏意识”  （2010，第50页）。课程的理解主要取决于教学方法，需要考虑
“课程的基础和领域、理论与实践以及参与者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和差异”（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1页）。这一点在健康、工作和体育方面尤为重要，因为“课程对学
校和社会的健康至关重要”（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  1  页）。Leahy、
O�Flynn  和  Wright  援引福柯的治理术来理解课程，将其视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
下产生的实践性“文本”  （2013，第  177  页）。

心理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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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视角

生物学视角

行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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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为主义方法侧重于观察个体的行为，而非其大脑和神经系统。这一观点源于
20世纪初美国心理学家约翰·B·华生（1878‑1958）。华生认为，只有通过研
究人们的行为，才能实现心理学的客观科学。追随华生的行为心理学家包括巴
甫洛夫和斯金纳。作为行为主义的衍生学科，刺激‑反应心理学“研究相关的
刺激，以及伴随这些反应而来的奖惩”（Atkinson  et  al.,  1990,  p.  11）。

（Atkinson、Atkinson、Smith、Bem  和  Hilgard，  1990  年，第  9  页）。这种
观点通过对老鼠、猫和猴子的条件反射，建立了有关学习、记忆、动机和情绪的知
识。

知识理论框架得以理解。心理学视角为各种方法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因此，它们
从根本上影响着教师的决策能力、法律和公共政策。

生物学视角关注大脑和神经系统，研究其可塑性和大脑结构。“这种方法旨在
阐明行为和心理过程背后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现代认知视角“部分是对行为主义的反动，部分是对心理学认知根源的回归。
与19世纪的版本一样，现代认知研究关注的是心理过程，例如感知、记忆、推理、
决策和问题解决”（Atkinson等人，  1990，第11页）。在心理学教育中，这与
信息加工模型（Lynch，  2017b）相关，该模型“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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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视角

弗洛伊德通过结合以下几点：
精神分析视角是由神经学家西格蒙德·

学习者内部认知加工的重要性”（Rink，  2010，第  24  页），并且与元认知有关
（参见第14  章）。

与行为主义者不同，认知心理学家“认为你的行为是由你的期望和情绪决定
的。认知心理学家让·皮亚杰认为，你基于已有的知识来记忆事物。你也基于对过
去经验的记忆来解决问题”  （http://mrmcnabb.weebly.com/5‑major‑
perspectives‑in‑psychology.html）。瑞士心理学家皮亚杰多年来深入研究
儿童的认知发展，并提出了儿童思维和推理能力发展的四阶段理论。在体育教育
中，了解儿童运动发展的进程同样重要；“运动控制是运动控制这一子学科中
专门研究运动发展过程的领域，它描述和解释从生命开始到结束的这些变化”
（Williams，  2014，第68页）。

禁止儿童的自然冲动会迫使他们脱离意识进入无意识，“在那里，他们会影响梦
境、口误或举止，并表现为情绪问题、精神疾病的症状”（Atkinson  等人，  1990  
年，第  13  页）。

18 T·林奇

弗洛伊德将当时关于意识、感知和记忆的认知观念，与基于生物学的本能思想相
结合，构建了一套全新的人类行为理论。弗洛伊德理论的基本假设是，我们的大部
分行为源于无意识的过程。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过程指的是人们自身意识不到
但却会影响行为的信念、恐惧和欲望。（Atkinson  et  al.,  1990,  pp.  12–13）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行为疗法

现象学（人本主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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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法

行为主义教育法是历史最悠久的教育方法，也是目前最主流的教育方法。根据奥恩斯
坦和亨金斯（2017）的研究，这种方法逻辑严密、指导性强，目标和目的都已明确列出；
教学内容和活动也经过精心安排，以确保目标的实现。

教育方法属于心理学范畴，并影响体育教育；这些方法包括行为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
主义。
课程方法反映了教师对儿童如何学习以及儿童如何得到家庭、社区和教育者支持的
看法（Arthur、Beecher、Death、Dockett  和  Farmer，  2015）。

“学习者在学习和取得成就的过程中，会因持续的积极强化而获得奖励”（Westbrook  
等人，  2013  年，第  9  页）。

现象学方法，也称为人本主义方法，关注主观体验��即个人对事件的个人看法。它旨
在赋能个人，使其发挥自身最大潜能，实现自我实现。“我们是自己人生的建造者，因
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行动者��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和设定目标，因此也应该为自己
的人生选择负责”（Atkinson  et  al.,  1990,  p.  13）。

行为主义方法一直受到批评��尤因质疑惠勒等行为主义理论家（1967，第11
页），他们的客观性��

尤因（2010）描述了创始人之一拉尔夫·泰勒（1949）对行为主义课程方法的构
想：一种线性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模式，从设定目标开始，随后是学习体验，强调学习规
定的内容，最后进行评估以检验目标是否达成。因此，学习由教师控制，知识被当作独
立的学科来体验，学生的选择和互动很少（韦斯特布鲁克等人，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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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小班授课、提高师生比、减少行政人员聘用、降低教师工资、维持
或减少运营

然而，基于对人类最佳学习方式的研究，有观点认为显性教学是更优的教学方法。“我们
应该教授特定领域的知识，而不是通用技能”，“在处理新信息时，初始指导应该是明确而直
接的”（澳大利亚政府，  2014，第125页）。以习得基础数学技能为例，“研究清楚地表明，
教师指导的学习更为合适。毋庸置疑，学生必须牢固掌握这些基本技能，才能以任何程度的能
力解决问题”  （2014，第126页）。此外，行为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它“可以被认为
是一种普适理论，适用于各种情境，既省时省力，又能节省资源，甚至对教师的资质和技能要
求也较低”（Westbrook等人，  2013，第9页）。因此，行为主义方法受到商业和工业的影响，
注重学校的效率，这通常意味着：

体育教育与其他所有课程学习领域一样，历来采用行为主义方法。然而，如果体育教育要真
正提升儿童的身心健康，就必须不断发展，使其更具整体性；也就是说，它不能再仅仅依赖行
为主义方法。因为“这种手段‑目的、目标导向的方法虽然简单，但同时也是其最大的局限。因为
它无法考虑到教育中更为复杂和综合的目标和过程。”

行为主义被描述为有意识、有系统地计划改变行为的尝试。“从广义上讲，源于‘行为主义’的
教学方法可能会导致诸如讲授、演示、死记硬背、集体重复、模仿/抄袭或‘大师班’等做法”
（Westbrook  et  al.,  2013,  p.  9）。Ewing  以学习背诵河流名称为例，指出这是行为主义方
法的典型特征，并认为这根本不是学习。“对行为主义的批评在于其所获得知识的表面性，以
及‘一刀切’的方法排斥了具有个体差异的学生”（Westbrook  et  al.,  2013,  p.  9）。

（Ewing，  2010，第  27  页）。

20 T·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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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成本，然后制作图表来展示由此产生的成本降低⋯⋯目标是将教学
和学习简化为具有相应可衡量活动的精确行为。（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2页）

‧他们将时间和资源投入到能够直接带来改进的地方（https://www.gov.uk/
government/organisations/ofsted/about ）。

研究结果清晰

行为主义方法中蕴含着“功利主义”的理念，即“结果必须与工作相关，并有助于国家经济
在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中提高生产力”（澳大利亚政府，  2014，第18页）。因此，行为主义
方法与自上而下的指令密切相关，而这种指令在发达国家历史上往往并不成功。20世纪60年
代和70年代的澳大利亚就经历了这种情况，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影响力被大大削弱（Kirk，  
1990；  Macdonald，  2003），结果导致改革未能实现（Lawson，  1990；  Sparkes，  
1991）。目前，英国正在推行一种自上而下的行为主义政府方法，由教育、儿童服务和技能标
准办公室（Ofsted）负责检查和监管。Ofsted为所有公立学校设定了共同的理想和期望，供
其努力实现。自  2017  年以来，英国教育标准局  (Ofsted)  一直指出：

‧他们的所有工作都以证据为基础。‧他们的
评估工具和框架有效且可靠。  ‧他们的框架公平公正。  ‧他们的目标是减轻
检查负担并降低预期。

这一声明确实对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在2017年之前所期望的教育实践提出了质疑，当
时的教育实践尚未以证据为基础。科菲尔德（Coffield）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代表英国教育
研究协会（BERA）进行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英国教育标准局“目前弊大于利。尽管在
其成立25年期间，其评估方法每隔几年就会有所改变，但这些方法仍然无效、不可靠且不公
正”（Coffield，  2017）。

因此，莫兰认为“Ofsted  的权威从根本上就失效了”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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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平衡问责体系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通过督导评
估的内容可以抵消绩效排名表和最低标准带来的一些不可避免的压力。Ofsted的
督导不应仅仅强化对数据的关注，而必须探究数据背后的原因，追问结果是如何
取得的。因此，督导的意义在于深入了解，确保高质量的教育��真正满足学生需求
的教育��不被损害。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
amanda‑spielmans‑speech‑at‑the‑festival‑of‑education)

此外，有观点认为，自2010年以来，由于财政紧缩措施，英国的教育范围有所缩小，其
唯一目的必须是服务于经济或商业（Corbyn，  2019）。定量研究是一种“旨在确
定变量之间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Kervin、Vialle、Herrington和
Okely，  2006，第36页）；因此，此类研究属于行为主义方法。英国教育标准局
（Ofsted）首席督学阿曼达·斯皮尔曼（Amanda  Spielman）也支持这一观点，她在
2017年6月23日举行的教育节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从历史上看，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的检查和评估非常重视量化数据，例如二
年级和六年级的国家课程标准化测试（简称SATs）。科尔宾曾谈到“SATs和这种
极端压力测试制度给年幼的孩子们带来了噩梦”  （2019）。

当斯皮尔曼谈到数据时，她指的是定量研究数据��成绩表和最低标准（例如SAT考
试成绩），其中“感兴趣的变量被非常清晰地阐明，测量是标准化的，结果通过统计
方法进行分析”（Kervin等人，  2006，第36页）。这在教育领域令人惊讶，因为尽管
定量方法的优势在过去一个世纪里非常适合科学研究（Kervin等人，  2006），但
定性研究提供的更丰富、更多样化的见解才是世界各地教育和社会科学领域普遍采
用的方法（Kervin等人，  2006；  Lune和Berg，  2017；  Merriam，  1998；  
Moran，  2019；  Salkind，  2017）。定性研究最适合，因为“课程源于社会活动。
它既是为了满足当前的需求，也是为了满足未来的需求。课程是一个动态的领域”
（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  1  页）。

22 T·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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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的标准由政府监督，其“将教与学简化为具有相
应可衡量活动的精确行为”（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2页），从而确
保学校的效率。有人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行为方法和

斯皮尔曼强调了定性数据方法的重要性：“明智地解读数据并将其置于恰
当的语境中”。考虑到政策（课程）实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教师和学生
（Gardner  &  Williamson，  1999），定性研究方法最为合适，因为它们能够
让参与者分享他们在学校环境中如何教授和学习课程（包括体育）的经历和宝
贵见解。此外，教育领域的定性研究方法承认意义是社会建构的：“社会现实是
由参与者在其社会环境中建构的”（Glesne，  1999，第5页）。

斯皮尔曼（Spielman）认为，定性研究方法“探索数据（定量数据）背后的
含义，探究结果是如何实现的”  （2017）。因此，它“能够深入了解教育情境
中的微妙之处，并探索定量方法无法涵盖的意外情况”（Kervin  et  al.,  2006,  
p.  37）。此外，“定性研究报告往往采用叙述形式，更容易被实践者理解⋯⋯
因此，研究结果更有可能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

（Kervin  等人，  2006  年，第  37  页）。

定性研究者通过数据收集、分析和报告来建立可信度和可靠性，而不是像英
国教育标准局（Ofsted）那样，仅仅关注定量研究方法中的效度、信度和普遍性
（Kervin  et  al.,  2006） 。因此，Ofsted  一贯依赖定量研究方法，会限制其在
学校内部的研究成果，因为它忽略了具体的背景和经验。这种做法假设英格兰
的每一所学校、每一间教室、每一位教师和每一个孩子都是相同的；这与英国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的课程政策形成了悖论。因此，为了平衡研究结果并更深
入地分析学校环境，Ofsted  也需要应用定性研究方法。正如  Kervin  et  al.  
(2006)所建议的，定性研究能够使研究成果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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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国被形容为“落后”和“停滞不前”。

在数学方面，该校学生的参与率创18年来新低；阅读排名第22位；科学排名第15
位。因此，政府致力于培养和控制“训练有素的教师”（行为主义方法），而不
是强调⋯⋯

‧教师承受工作压力的人数创历史新高，其中包括
抑郁和焦虑（Brennan  &  Henton，  2017；  Corbyn，  2019；教育支持
伙伴关系，  2017）；

PISA测试每三年进行一次，来自70多个国家的15岁学生参加，测试内容包括数
学、阅读和科学。英国排名第27位。

教师离开教育行业（Corbyn，  2019；  Coughlan，  2017a）；

‧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流失到教育行业，导致

优质教育水平有所下降。

Richardson，  2018a）。相关报告包括：

班级规模增大（Burns，  2018；  Corbyn，  2019；  Sellgren，  2017）。

根据经合组织测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世界排名，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Coughlan，  2016）。

学校教师人数减少；不合格教师人数增加；

教师工作量增加，导致早期职业转变人数创历史新高。

“教育者”（建构主义方法）对⋯⋯的信任度有限

教师培训（ITE）正被速成且临时性的初始教师培训（ITT）项目所取代，这些项
目耗费英国合格教师大量时间。

先前学习（https://www.tes.com/institute/assessment‑only‑route‑
qts）。因此，可以讨论教师培养的质量。

会降低师生学习体验的质量（Corbyn，

‧频繁的罢工威胁；以及沮丧的校长们纷纷离职

‧校长短缺（Walton，  2014）；

由于英国教师短缺，初始教师教育

资格认证（QTS）已从传统的四年制学士学位缩短至

在英国，相关的资金削减措施彻底失败了（科尔宾，  2019  年；

职业发展。这一点可以从教师过度强调课堂进步的证据中看出，这导致教师工
作量增加，进而导致⋯⋯

2019）。正如PISA结果所示，这种方法效果不佳，甚至

（Coughlan，  2017b；  Richardson，  2018b）

教育课程最短仅需  12  周，面向持有认可资格的候选人。

24 T·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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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方法

2  理论、模型和方法⋯⋯ 25

建构主义方法注重过程而非最终结果，其理论基础包括布鲁纳（1960，
1986 ）和斯滕豪斯（1975）等。  “它强调理解我们如何学习的重要性，因此，
学习过程本身必须经过精心计划和组织，以满足学习者的需求，并允许他们以
不同的方式学习”（加德纳，  1983；引自尤因，  2010，第29页）。

科尔宾认为需要采取不同的方法，并承诺“下一届工党政府将取消  7  岁和  11  
岁儿童的  SATs  考试，并将取消对学前班进行新的基线评估的计划”  （2019  
年）。

与高质量的教育者与学生一起度过高质量的学习时间相比，这种做法适得其
反��正如新加坡、香港（中国）、加拿大、芬兰和爱尔兰等国家所见（经合组
织，  2019；  PISA，  2015）。

在建构主义方法中，“教育者认可‘主动学习’或‘游戏式学习’，儿童在情
感、社交、生理和认知领域进行学习”（Arthur  et  al.,  2015,  p.  427）。本书采
用“运动式教育”作为视角，来描述和倡导一种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整体方法
��这一前提正是基于建构主义方法。此外，“儿童作为主动学习者，参与到使用
开放式材料的综合实践体验中，并在体验中建构新的意义”（Arthur  et  al.,  
2015,  p.  427）。

（Westbrook  等人，  2013  年，第  10  页）。它涉及“个体学习者通过构建其
现有的认知结构来积极探索他们的环境”（Westbrook  等人，  2013  年，第  
10  页）。

建构主义主要基于皮亚杰（1896‑1980）的理论，认为“人的心智本质上是为
发展概念和获取知识而构建的”。

学习体验应当有意义且引人入胜，学习者必须理解所学内容的意义，因为实际上他
们才是学习的主导者。虽然知识固然重要，但教师并非知识的传递者，而是学生的共
同学习者和学习过程的引导者。（Ewing，  2010，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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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主义一词也被使用，它意味着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学习是一个社会过程。意义建构
优先在熟悉的语境中进行，并借助文化工具，特别是语言（Westbrook  et  al.,  2013,  p.  10）。
教师运用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理论，“当任务对孩子来说太难时”

Quennerstedt  和  Larsson  (2015)引用了捷克学者和教师教育家约翰·阿莫斯·科梅纽斯  
(John  Amos  Comenius)  的经典著作，他在  1657  年写道，教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找到一
种教学方法，使教师可以少教，但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成为更少的噪音、厌恶和无用劳动，而
更多的休闲、享受和坚实进步的场所”（第  4  页；引自  Quennerstedt  &  Larsson，  2015，第  
2  页）。

学习者积极探索周围环境，以拓展其现有知识基础。体育教师必须具备学科内容方面的专业知
识，才能提供符合儿童发展阶段的活动，帮助他们持续进步。因此，在建构主义教学法中，“以
解决问题和项目为中心的个人和小组活动是合适的。具体活动优先考虑低龄儿童，而涉及符
号和抽象思维的活动则留给高龄学生”（Westbrook  et  al.,  2013,  p.  10）。例如，在幼儿体
育课中：

因此，如果教师了解学生及其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深入理解独特的学习情境，那么他们就能设
计出学生乐于参与的学习体验。学生将“把所学知识与自身生活联系起来”（Ewing，  2010，
第29页）。建构主义方法也与教学研究相关。

与社会文化教育方法一致，也与游戏式教学法类似，学习运动技能需要专家提供
支架式指导，以帮助儿童掌握技能。支架式指导符合维戈特‑斯凯最近发展区理
论，而专家的指导可能涉及家庭和社区的合作。虽然任务最初对儿童来说可能具
有挑战性，但如果儿童想要掌握这项技能，就应该让他们乐于定期练习。（Lynch，  
2017b，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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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培养对自身、他人和环境福祉的责任感。他们通过以下方式理
解社会正义原则：

2  理论、模型和方法⋯⋯ 27

‧了解其他群体的价值观和观点；

教学大纲（Lynch，  2017a）。

能够独立完成，但在更有知识的人的帮助下是可能的”（Arthur  等人，  2015  年，第  431  
页）。

1999年昆士兰州（澳大利亚）1至10年级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课程大纲以建构主义为
基础，倡导探究式教学方法，旨在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和决策能力（并与元认知能力相联
系）。之所以选择这份课程文件，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当时领先的健康、工作与体育
（HPE）课程文件。尽管2013年11月发布了新的全国性HPE课程，但人们发现，最新的澳大
利亚全国性HPE课程与1994年HPE国家声明和概况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而后者正是
1999年昆士兰州HPE（P‑10）课程大纲的制定基础。

作为相互依存世界中的一员；

‧知识渊博、理解深刻的人；  ‧思维复杂；  ‧富有创造力；  ‧积极
主动的调查者；  ‧沟通能
力强；  ‧参与相互依存的
世界；  ‧善于反思和自主学习
（昆士兰学校课程委员会，  1999  
年，第  5  页）。

研究表明，探究式教学模式是一种成功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框架，可指导教师
设计教学单元（Lynch，  2016）。该模式的迭代循环包含四个阶段：理解、计划、行动和反
思。1999  年昆士兰州  HPE  课程促进了终身学习，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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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构主义“与所谓的21世纪终身学习密切相关”（澳大利亚政府，  2014年，第125
页）。21世纪终身学习技能包括：

‧身体技能‧审美
技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9  年）。

建构主义教学法的例子包括项目工作、个人活动、体验式学习、美国和欧洲的蒙台梭利教
育、施泰纳教育和裴斯泰洛齐教育、美国的互惠式阅读教学、交际学习、合作学习以及国家
战略中的小组工作要素（Westbrook  等人，  2013  年，第  12  页）。

尤因借鉴哈贝马斯（1984）的理论，将批判方法描述为：“力求超越简单的因果关系或过
程导向的强调”  （2010，第30页）。学生也“承担教学责任”。

‧沟通能力‧计算能力‧信息通
信技术能力‧思维能力
和问题解决能
力‧自我管理能力和竞争能力‧学习和工作能力‧
社交能力

‧规划方法并培养技能以纠正不平等现象（昆士兰州）
学校课程委员会，  1999  年，第  3  页）。

28 T·林奇

批判教育学起源于巴西的保罗·弗雷勒（Paulo  Freire，1972），旨在追求更完
整的人性、社会解放和变革，而这一切都由“受压迫者”（例如穷人和妇女）引领。
这是一种对话式、反思式的教学方法，教师不再是权威，而是作为知识分子，引导
学生培养对自身所受压迫的批判意识，并在学习的过程中采取行动，从而改变世
界。（Westbrook  et  al.,  2013,  p.  11）

批判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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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方法？

奥恩斯坦和亨金斯认为，在考虑教育和⋯⋯时，

并会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不同。教师负责提供支架式学习。实际上，课程包含了
所有经验。

声音（Westbrook等人，  2013，第12页）。Leahy等人（2013）指出，

该方法被重新命名为“批判性探究”方法，作为2013年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
课程五大核心原则之一。此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的体育教育

来自优越背景的学生”（澳大利亚政府，  2014  年），

1999年昆士兰州HPE（P‑10）课程大纲中采用的探究式教学方法

这种方法明确区分了培训和教育，并基于这样的信念：前者致力于技能培养，而后
者则侧重于技能提升。

他们认为，批判性方法影响了教育思维，进而塑造了健康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课程
发展。

关于增进对围绕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的理解。他们认为，学校确实倾向于专注于某
一特定方面。

在某些情况下采用某种方法，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提倡其他方法”
（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2页）。这就是为什么它如此重要。

第20页）。自由人文主义观点也根植于批判之中。

尽管许多教育工作者并不采用这种方法，“相反，他们强调一种方法”。

特别是课程内容涵盖了这一点，那就是没有确切的答案。

20）批判性教学法的例子包括批判性教学法，例如英国的儿童哲学和学生哲学。

与老师和整个小组一起参与学习过程”
（2010，第31页）。合作经验和个人经验都很重要。

这些科目被认为会加剧不平等，并且带有偏见

应该采用哪种方法，这是有意为之（2017，第1页）；它是

在这种方法中，“竞争性考试和传统学术”
发生在特定背景下（Pinar，  1975）。

以及面向功利目的的能力，而另一种能力则与之相关。
凭借知识和理解”  （澳大利亚政府，  2014  年，第  11  页）

英国。

292  理论、模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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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养孩子（个性化学习）。

（澳大利亚政府，  2014  年，第  24  页）。

1.  培养实用技能，提高生产力（实用性）。

所有方法都有其用武之地，循证研究表明，不应存在某种方法（及其所包含的
教学法）凌驾于其他方法之上的情况。然而，“地理、历史和科学（以及健康、体
育和体育）的课程都优先考虑探究式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而这些教学方
法都属于建构主义范畴（澳大利亚政府，  2014，第5页）。

在澳大利亚最新的课程改革评估中，鼓励教师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多种
教学方法，正如林奇（Lynch，2014）所倡导的那样。奥恩斯坦和亨金斯
（Ornstein  and  Hunkins ，2017）也支持并强调了教学情境的重要性。因此，
教育的目的是实现所有教学方法的融合：

课程设计者、课程专家、课程专业的学生和教师需要不断加深对这方面的理解。

5.  向学生介绍人类思想和言论中最优秀的部分（灌输‑
4.  批判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

2.  为未来做好准备并应对未来（21世纪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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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福祉的方法

3

有研究表明，课程方法反映了学校和社会的观点（Ornstein  &  Hunkins，  
2017）。教师的课程方法可能与正式的组织观点相冲突，因为教师的方法会受到
外部机构或管理机构的影响：

公共卫生与健康与体育教育之间的关联可以追溯到19世纪（Alfrey  &  Brown，  
2013）。因此，教育工作者也需要意识到外部机构或管理机构的影响以及其背后
的动机。特别是，“治理术”（Governmentality）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它关注的
是治理的艺术（Chamberlain，  2014）。治理术源于米歇尔·福柯的著作，并将
公共卫生监管视为“政府策略部署的典型范例，旨在塑造个人和集体的行为”
（Tinning，  2010，第147页）。索普警告说，治理术体现了一种“信仰的衰
落”。

35©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
10.1007/978‑3‑030‑22266‑6_3

学校课程并非价值中立，它或隐或显地体现了与教育目的相关的特定教
育理念。不同的教育方法也包含着一系列关于教育角色、学校在社会中的
地位以及受教育的意义的信念。（澳大利亚政府，  2014，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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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控制）。

‧遗传、年龄、残疾（个人控制力最弱）（第  10  页）。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是一种身体、精神和社会
完全安宁的状态，而不仅仅是缺乏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  1948）。因此，下一个质量要素是身体状况。

儿童的全面发展（参见图1.1）。此外，通过

‧环境因素��物理、社会和文化、精神、工作��

现代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方法考虑终身健康和福祉的决定因素��其中一
些因素包括：

受托开发最佳课程”（澳大利亚政府，  2014  年），

在探索影响教师的健康方法时，教育和

学校已被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全面发展已经

个人对某些事物的控制力比其他事物更强（Corbin、Welk、Corbin  和

第  116  页）。

这项探索揭示了在以下方面实施健康和福祉的复杂性：

‧医疗保健系统准入和合规性（部分个人控制）。

在负责管理教育的机构中”  （2003  年，第  147  页）。
然而，有人认为“学习领域的专业精神应该是⋯⋯”

网站，其他（一些个人控制）。

‧个人行为和互动��认知和情感（更大）

疾病或虚弱。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

并非总是优先考虑的因素，以下健康方法便可说明这一点。

那些关注健康“全貌”以及个人可能控制或不控制的各种决定因素的文献，
属于⋯⋯

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不分种族、宗教、政治信仰或经济和社会地
位。

Welk，  2011）。健康和幸福的生活方式决定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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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方法

行为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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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问题另行处理；

医学模式不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定义（1948  年） ，并受到三大批评：

3.  它助长了医学领域的家长式作风，而不是赋予患者自主权。

1.  它支持了健康领域二元论的错误观念，即生物学

erment（Swaine，  2011）。

2.  它过于关注残疾和障碍，而忽略了⋯⋯

医疗模式是个人主义的；它侧重于治疗而不是预防，因此也侧重于患病的
社会成员。医疗保健系统是医疗模式中的关键参与者，其中“传统医学主
要侧重于用药物治疗疾病，而不是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Corbin  等
人，  2011  年，第  10  页）。

个人的能力和优势；以及

与教育中的行为方法类似，健康目标可以被视为有意识的、系统的、有计划
地改变行为的尝试。它假设仅仅通过倡导和提供信息就能达到目的。

现代医学兴起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当时传统自然科学开始主导学术界和医学实践。科学能
够治愈所有疾病的信念一直是现代医学的核心要素。这种健康概念或许更容易理解，因为它
将健康视为一种可以通过判断是否存在疾病来衡量的属性。然而，过分强调无疾病是健康的标

志，以及过度依赖医学科学对健康的影响，却忽略了其他重要因素的作用。（社区发展与健康
网络，无日期）

医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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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为改变的跨理论模型

4.  行动��我做出了一些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定期进行体育锻炼‧健康饮食‧管理
压力‧避免不
良习惯‧安全性行
为‧管理时间‧成为知情的消
费者‧养成良好的健
康习惯‧养成良好
的安全习惯‧学习急救（Corbin  
等人，  2011  年，第  10  页）。

仅仅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最佳健康状态）就足以改变个人的行为。行为主义方法假设，只
需提供诸如以下信息，人们的行为就会发生改变：

行为改变的跨理论模型（也称改变阶段模型）（Prochaska  &  DiClemente，  1983；  
Prochaska、DiClemente  &  Norcross，  1992）基于个体通过练习自我管理和自我规划技能来
改变自身行为的理念。该模型承认大多数人发现改变生活方式非常困难，它与个体采纳特定健康
行为的动机准备程度相关，并且是一个迭代和整合的过程（类似于探究式方法）。它是用于概
念化有意行为改变过程的生物心理社会模型的一个例子。然而，该模型假设所有决定因素都在个
体的控制范围内。

3.  准备��我正准备改变生活方式。

1.  前思考阶段��我不想改变。
2.  沉思��我在思考改变。

Prochaska及其同事认为生活方式改变分为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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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变革的因素包括：

5.  维持��我经常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多年来一直积极运动，这种行为已成为一种习
惯）；有时被称为终止（例如不再吸烟）（Corbin  等人，  2011）。

社会健康模式的出现是对传统医学模式的一种反思。社会健康模式考察了所有影响健康
的因素。

1.  明确原因  2.  确定需求  
3.  设定个人目标  4.  选择
项目组成部分  5.  编写计划  6.  
评估进展（Corbin  等人，  2011）。

对健康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和环境（例如贫困）

‧强化因素��成功、家庭支持、同伴支持和卫生专业人员的支持（Corbin  等人，  2011  
年，第  25  页）。

熟悉各种限制因素并具备克服这些障碍的能力是自我管理的关键技能。此外，了解人们
为何会采取自己渴望的行为也大有裨益。自我规划也是重点，被视为一项重要的自我管理
技能。自我规划技能包括：

‧个人因素��年龄、性别、遗传、当前健康状况和体能。  ‧易感因素��自信、自我效能、安全的
环境和便利条件（我能做到吗？）；以及自我激励、乐趣、平衡的态度、信念和知识（值得吗？）。  

‧促成因素��目标设定、自我评估、自我监控、自我规划、执行技能、应对技能、消费技能和时间
管理。

社会模式与健康

社会健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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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社会生态模型（SEM）/社会文化

SEM得到了McMurray  （2007）的支持，他认为社区是一个社会生态概念；

住房），因为有充分的文献记载，压力和低自尊都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Wilkinson  &  Marmot，  2003）。

正如Lynch  （2012）所述，Sallis等人（2006）设计的结构方程模型（SEM）捕
捉了个人和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涉及个人、人际和环境因素，可
分为制约因素和促进因素。SEM方法识别了环境和政策因素对积极生活四个领
域（休闲、交通、职业和家庭）的潜在影响。

在文献领域，结构方程模型（SEM）最近被用于识别小学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遇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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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提供一个概念框架，以分析、探索和理解影响教师行为的多种因素，这些因素
涵盖个体层面、人际层面、物理环境层面和政策层面（Elder  et  al.,  2007;  
Hyndman,  Benson,  &  Telford,  2014;  Whittle,  Telford,  &  Benson,  2015）。
个体层面包括遗传特征、心理影响（Stokols,  1992）、学习经历（Hovell  et  al.  
2009）、行为、意图和期望（Glass  and  McAtee  2006）。

社区是由人与其物理、地理、个人和社会网络之间动态、互动关系构成的系统。社
区具有生态性，因为社区内部的关系不仅将人与社区联系起来，而且还为社区提供
维持自身运转所需的资源。（第13页）

人际层面包括与个体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例如家庭、朋友、同伴、文化和
支持网络（Wattchow  et  al.,  2013）。物理环境层面指的是环境中的结构性组
成部分和资源，它们会促进或阻碍某种行为或结果的发生（Wattchow  et  al.,  
2013）。政策环境层面指的是法律、法规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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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在健康、工作和体育课程的实施中，健康社会模式
已被呈现并描述为社会文化方法。教育，特别是健康、工作和体育课程
中的社会文化方法，将在第九章中进行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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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策：整体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演变

4

Lynch  和  Soukup  (2016)  对整体  HPE  进行了描述：

在小学/初中阶段实施高质量体育教育（QPE）及其对儿童福祉的影响时，促
进健康至关重要。因此，本章将探讨QPE的各个要素（参见图1.1），包括课
程设置、教学与学习；儿童全面发展；学校实施；以及基于优势的社区合作。体
育教育中的健康理念已对世界许多地区产生影响，课程政策也印证了这一
点，因为健康、福祉与体育教育（H,  W  &  PE）的理念已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
展。此外，一项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发现，“最佳实践”国家普遍强调“促
进健康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2014，第10
页）。因此，在世界各地小学/初中阶段实施QPE时，促进健康至关重要。

©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
10.1007/978‑3‑030‑22266‑6_4

社会文化方法的引入标志着体育教育理念的转变，采用了一种“整体
性”的论述方式。这种整体性观点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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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统一的“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定“标准”并明确意
图声明；以及‧为教育工作者和从业人员提供清晰的“游戏规则”，
即参数而非规定。

在澳大利亚，HPE  框架文件被描述为一份“理想的”政策文件（Hickey、Kirk、
Macdonald  和  Penney，  2014  年），更具体地说，它是一项公共渐进式教育
政策（Dinan‑Thompson，  1998  年） ，在过去  20  年中，澳大利亚的学校系
统逐步实施了这项政策（Lynch，  2005  年，  2014  年；  Macdonald，  
2013  年）。

国际同行评审期刊文章和研究书籍中发现的整体性  HPE  文献的数量表明，澳
大利亚在  HPE  命名和课程改革方面处于领先地位（Lynch，  2016）。

政策是“权威的价值分配”、价值的运作性陈述或“规范性意图的陈述”
（Kogan，  1975，第55页）。国家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课程提供了一个灵
活的框架，该框架以文本的形式呈现（Penney，  2014）。  “公共政策是指
政府选择做或不做的事情”（Dye，  1984，第1页）。Goodson  （1988，第9页）
将文本或书面课程定义为：

澳大利亚各教育部门的健康和福祉成果、框架和声明都与健康与体育教育（HPE）
学习领域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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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述改变了人们对身体的看法，将身体视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转变为“完整的人”；身体、心灵、
精神和福祉，以及它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包容性意识形态，在世界某些地区被重新命名为  HPE。
这种转变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但最近一次是以复杂的反驳话语的形式出现，反对那些与“身体作
为客体”（二元论）哲学相关的观点。“全人教育观”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澳大利亚、英国
和新西兰的批判教育家和教育学的影响（Cliff、Wright和Clarke，2009，第165页）。这种整体性话
语对体育教师和学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关注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这与那些几乎完
全将健康责任归咎于个人及其决定的观念截然相反”（Cliff等人，2009，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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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中，学生将培养知识、理解和技能，以帮助他们增
强韧性，建立强大的自我意识，建立并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健康和体
育活动参与方面做出有益健康的决定，并发展健康素养能力，从而提升
自身和他人的健康和福祉。（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  2012  年，
第  2  页）

454  全球政策：整体健康、福祉⋯⋯

在英国，威尔士也引入了健康福祉的概念，并“更加重视跨学科联系”（Griggs，  2012，第4
页）。在苏格兰，健康福祉涵盖：体育、体育活动和运动；心理、情感、社交和身体健康；规划选择和变
化；饮食与健康；药物滥用；以及人际关系、性健康和为人父母（Griggs，  2012）。其他国家，例如新
西兰，则将“健康与体育教育”作为一项关键学习领域��“其重点是通过在与健康和运动相关的环
境中学习，促进学生自身、他人和社会的福祉”（新西兰教育部，  2019）。

这种整体健康与福祉的转变并非澳大利亚独有，其他发达国家也已意识到这一点。美国（Lynch，  
2016）、加拿大（Kilborn、Lorusso  和  Francis，  2016）以及英国部分地区都已采纳了整体健康
与体育教育（HPE）理念。与澳大利亚类似，美国各州自行制定教育政策和实施课程；因此，各州之间
以及各学校之间的教育质量存在差异。虽然美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但有一个名为“综合学
校体育活动计划”（CSPAP）的国家体育活动和体育教育框架。CSPAP  框架得到了多项国家倡议的
支持，其中包括“动起来！活力校园”（LMAS）、“总统青年健身计划”（PYFP）以及“美国疾病控
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州公共卫生行动计划”。

亚洲各国都经历了向健康、体能和体育教育（H,W  &  PE）转变的过程；这其中也包括世界上面积
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2001年，中国从传统的以运动成绩为导向的体育课程转向了更加全面
的体育和健康课程。“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近期的改革类似，这一过程也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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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许多国家经历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文化和社会习俗的显著变化。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反映了其不断变化的优
先事项和消费能力。总体而言，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更容易逃避体力劳
动和锻炼，亚洲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变得更加久坐不动。这一趋势引起
了教育工作者的担忧，他们注意到学生对学校体育教育和运动的兴趣正
在下降。教育机构在改善学生的身心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可以
通过体育教育、运动和娱乐项目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
处，  2008年，第iii页）

所有十八位体育教师都表示支持在新版健康与体育课程中更加重视健
康促进这一根本目标。可以说，受访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绝大多数都赞同
新版健康与体育课程的总体方向。

然而，数据显示，一些结构性、个人性和文化性因素可能会阻碍体育教师
积极实施新的健康、体育和运动课程。（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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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国务院承诺“进一步推进学校体育教育，提高学生身体健康水平”（国务院，  
2016），推动全面体育课程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Hickey  &  Jin，  2010  年，第  19  页）。
金教授指出，中国向“健康、工作与体育”整体教学模式的转变，“挑战了传统体育理论和实
践的诸多方面，并要求体育教师改变其专业视角和教学方法”（金教授，  2013，第15页）。
金教授研究了中国教师对体育课程改革的看法，并发现了一些障碍：

这种情况在许多亚洲国家似乎都很普遍：

该文件倡导包容性教学；“残疾学生学校应根据不同残疾类型的需求调整体育课程，并确保
每个学生都能享有锻炼的权利”。它还倡导建立基于社区优势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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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使他们能够成为

亚太地区发展（2005‑2014  年）。“为实现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特别是

目标  3.4、3.d  和  4.1：

3.d�加强所有国家的能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能力

目标  4：确保人人享有包容和优质的教育，并促进终身学习

4.1  到2030年，确保所有女孩和男孩都能完成免费、公平和

学习成果。

Richards，  2016；  Salmon  等人，  20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目标是促进所有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和福祉。“这反
过来又将有助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

与教育、健康和性别平等相关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6  年），

“这些都是真正的全球性挑战，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努力才能解决。”

目标3和4代表了健康、工作和体育教育。特别是具体目标。
（Thwaites，  2015）。

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学习。

高质量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从而培养出相关且有效的人才。

正如目标  3.4  和研究表明，经常进行体育锻炼可以促进心理和社会福祉（澳
大利亚联邦，  2014；  Lynch，  2015；  Parkinson，  2015；英国公共卫
生，  2015；

在“世界儿童发展十年”的目标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力倡导发展智力、道
德伦理和情感成熟度。

2016  年）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  2000  年至  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

各国，用于预警、风险降低和管理国家

3.4�到  2030  年，通过预防和治疗，将非传染性疾病（NCD）导致的过早死亡率
降低三分之一，并促进心理健康和福祉。

千年发展目标（MDGs），即《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包含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这些目标

以及全球健康风险。

第  iii  页）。

“负责任的公民和未来的领导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  2008  年），

第  8  页）。可持续发展目标适用于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Ly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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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教育体系（小学和中学）中也设有全面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学科领域，
其中包括“人类成长与发展；生活与家庭；运动、体育锻炼、游戏；泰国和国际标准”。

在亚洲，新加坡设有“体育教育”课程，并将健康教育融入其中（新加坡教育部，  
2016）。文莱达鲁萨兰国采用了包含九个关键学习领域的全新21世纪国家课程，其中包括
健康与体育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b）。将体育教育扩展为“健康与体育教育”
符合课程改革的目标��关注儿童的全面发展。

此外，“根据联合国的说法，‘伙伴关系’对于落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持续努力实现健康
和福祉平等至关重要”（Lynch，  2016，第1页）。Elliott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幼儿
期和学校环境中促进儿童健康和福祉的核心是与家庭沟通和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学校、家庭
和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  （2014，第191页）。

同样，邻国马来西亚也推行全人教育课程，尤其是在小学教育中，他们的目标是“确保儿
童潜能的全面、均衡和综合发展��包括智力、精神、情感和身体方面”。

日本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博学多识、追求真理、培养丰富的感性和道德感，同时
强身健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h，第2页）。日本小学设有“体育”课程，并将健康
教育融入其中（与新加坡类似）。然而，初中和高中阶段的课程名称为“健康与体育”（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2011h ，第19页）。这与尼泊尔的课程结构类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j）。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i，第15页）。这规定要让学生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体能。
健康与体育教育融入艺术和娱乐（以及音乐和美术）之中，其中“健康要素被纳入体育教
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i，第16页）。菲律宾也提供类似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20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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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an，  2014；教育部，  2014）。然而，这似乎只是巧合，因为之前的国家
课程草案声称采用的是整体方法。该草案先于罗斯审查，并被恰当地命名为“理
解身体发育、健康和福祉”。然而，这一整体性的健康、福祉和体育课程在后来
的2014年被废弃了。

在印度，“健康与体育教育必须成为小学教育以及中学教育的组成部分”。

体育运动；加强健康、能力和疾病预防；以及防止各种危险行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2011  年，第  22  页）。

柬埔寨的教育以“健康与体育教育”为学科领域，其目标是“改善和保持自
身的身体和心理健康，并为改善和保持其家庭和更广泛的社会的健康做出贡
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6  年，第  13  页）。印度尼西亚的教育也类似，小
学和中学阶段的学科名称均为“体育、运动和健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e）。

与亚洲不同，欧洲在体育课程和术语方面缺乏统一的整体教育理念。例如，
在英国，体育课程领域仅限于体育教育。虽然设有个人、社会、健康和经济教育
（PSHE）这一科目，但它“并非强制性课程，因此学校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实施
这些指导方针”（英国教育部，2016 ）。目前英国的体育国家课程被描述为“以
表现为主导的课程，并伴有行为主义倾向的教学方法”（Thorburn、Jess  和  
Atencio，  2011，第  393  页）；其行为主义倾向体现在“教育部的官方指导
建议教师在学校中使用体育活动作为惩罚手段��通过强制运动来管教不良行
为”。

印度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的目标是“提供必要的理论和实践知识，以便在小
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培养学生对健康与体育教育的综合全面理解，并发展积极
的态度、价值观、技能和行为”（印度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无日期，第3
页）。斯里兰卡也提供类似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n）。

494  全球政策：整体健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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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也有体育教育，这与心理健康有关（但并非与健康有整体联系）（欧盟委员
会，  2019d）。意大利小学教育也有体育教育（欧盟委员会，  2019e）。

冰岛、波兰、西班牙和罗马尼亚仅提及体育课程，与健康无关。

许多欧洲国家的体育课程似乎与第七章详述的传统相符。因此，在体育学习方
面，许多欧洲国家（例如英国）沿袭传统做法；变革缓慢甚至停滞不前。德国将体
育作为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必修课（欧盟委员会，  2019c）。法国也设有体育教
育，但同样与健康无关（欧盟委员会，  2019b）。

2010年政府更迭（Griggs，  2012）。值得注意的是，可以说这为未来的改革埋
下了伏笔。

此外，在英国，由于个人、社会、健康和经济教育（PSHE）为选修课而造成的
健康和福祉差距似乎暂时被“体能素养”概念所填补，但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证
的，这一概念阻碍了体育课程政策在学校中真正惠及儿童（Lynch  &  
Soukup，  2016，2017 ）。  “英格兰、加拿大和威尔士被列为拥有最完善的
体能素养倡议的国家”（Corbin，  2016，第15页），但其中存在一些令人困
惑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第六章中讨论（参见第69页）。毫不奇怪，那些
推广体能素养或已将该术语纳入课程的国家（例如美国）的儿童，根据Curran
的说法，“是世界上最不健康的儿童群体之一”  （2014；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  2007），这表明体能素养可能是一种被动的恐慌，而非积极主动的战略
规划。

这包括：芬兰、爱尔兰、北爱尔兰、苏格兰、荷兰、瑞士和瑞典。爱尔兰设有体育教育，旨在“促进儿
童的身体、社交、情感和智力发展”（爱尔兰政府，  1999年，第10页），这与北爱尔兰类似。苏格兰
的课程领域名为“健康与福祉”（欧盟委员会，  2019f） ，荷兰、瑞士和瑞典的课程名称中均包
含“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芬兰的课程将福祉融入到教学的各个领域；他们有

然而，许多欧洲国家在名称或结构上都承认整体的健康、工作和体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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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体育活动和游戏。文化多样性和语言意识也是指导学校文化发
展的关键原则。

互动、参与、福祉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发展学校文化的指导原则在国家层面有明确规定。

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多种语言被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学校作为一个学习共同体。此外，其目标是确保学生的福祉。

语言学习受到重视。（芬兰国家教育署，  2014）

学校必须提供实验、探索和积极参与的机会。

核心课程。目标是建立一种促进学习的校园文化，

以及每一位学生的安全。

指导学校文化发展的原则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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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健康的一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d）。Yli  ‑Piipari  （2014）的一
项研究综述得出结论：“体育教育拥有坚实的基础。”

健康教育和体育教育虽然是两个独立的学科领域，但都承认儿童的全面发展
是其基础。

因此，与澳大利亚类似，他们提倡通过课程实施建立真正的学校与社区伙伴
关系：发展学校

国家核心课程（2016  年）以施泰纳教育学为基础，并融入建构主义课程方法
（参见第  25  页）。

学校生活（欧盟委员会，  2019a）。

芬兰在教育方面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并且拥有

作为学习共同体；强调学习的乐趣；强调协作氛围；促进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
自主性

在芬兰学校里，它得到了芬兰社会的大力支持”（第  1  页）。

被认定为世界领导人（Darling‑Hammond，  2010）。新的

鼓励采用（欧盟委员会，  2019a）。

此外，注重情境，课程设置与情境紧密结合

乌干达、苏丹、马拉维、纳米比亚和坦桑尼亚拥有身体和健康

非洲各国的情况也比较复杂，许多国家正在向某种方向转变。

二十一世纪的终身学习技能（参见第28页）和创新

教育并倡导采取整体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肯尼亚、博茨瓦纳、乍得、津巴
布韦等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全面的健康、工作和体育课程。喀麦隆、尼日利亚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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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教育部设计了一套全新的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旨在满足每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并将
于2017年1月起在所有公立学校实施。其目标是赋能阿联酋青少年学生，使其能够自主管理自

身的体育、健康和福祉，从而确保培养出健康、积极向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下一代阿联酋公民。
（阿联酋教育部，  201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c），萨摩亚的小学课程中也包含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l）。显然，全球课程政策正在向整体建构主义方法转变。然而，关于
这项课程改革在小学阶段的实施效果如何，仍然存在疑问。

许多中东国家也已转向学校的整体健康与体育教育。阿富汗的小学教育包括体育和健康
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f）。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小学课程中设有体育课，并将“科
学与健康”作为一门单独的科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g）。最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
进行了整体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改革；

赞比亚的小学体育课与健康没有明确的联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m）。

巴林倡导全人小学教育，旨在“在身体、心理、道德、社交和情感方面全面发展儿童，并为他们
提供成为优秀公民所需的基本通识教育和技能”，但其课程中包含体育课（却不涉及健康教
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a）。其他类似国家包括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曼、埃及和
卡塔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m）。

中南美洲国家，例如墨西哥、巴西、智利和阿根廷，都提倡体育教育，但其中不包含健康相关
的科目或课程。大洋洲的瓦努阿图等国家甚至没有体育教育或健康教育（国际健康、体育、
娱乐、运动和舞蹈理事会[ICHPER‑SD]，  2014）。然而，大洋洲的大多数国家都深受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整体健康、身心健康与体育教育模式的影响。库克群岛设有健康教育和身心健康
课程（包含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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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受科技（尤其是社交媒体）影响的教育中，信息来源极其丰
富，这既有利也有弊。有人认为，其中一个障碍是教师和学生“在未评
估其准确性和真实性的情况下，就从科技渠道获取了大量信息”
（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306页）。如今，教师需要具备数
字素养，即理解和使用科技。他们还需要具备分析技能，成为科技的“生
产者”，这意味着能够控制和分析数据。然而，根据Ornstein和
Hunkins  （2017）的观点，

本章介绍了“体育教育”的概念及其带来的全面福祉和健康益处，再
次强调了其与儿童全面发展的关系（参见图1.1）。  “学校教育”、
“教育”、“福祉”、“健康”和“健康素养”等术语均在更广泛的体
育教育（PE）领域内进行了定义和定位。第五、六、七章旨在阐释“体
育教育与福祉”这一看似简单的表述及其书名背后的复杂性。那么，“体
育教育”的字面含义究竟是什么？目前，许多不同的名称被用来指代最
初的“体育教育”一词��这是由于儿童健康理念的差异所致。

5
“体育教育”的含义

教育”

©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
10.1007/978‑3‑030‑22266‑6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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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  和  Good  (2004)也肯定了这一点，他们表示：“只为通过考试而接受教育的
人，无法应对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要使学生在当今世界取得成功，还需要更多的
东西”（第  162  页）。

随后，研究表明，负责体育教育实施的从业人员普遍存在认知上的困惑
（Lynch，  2016），其中包括普通课堂教师和体育专科教师。这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身体素质在所有儿童的教育中都至关重要。为了理解归属感、存在感和成为
“接受过体育教育”的概念，以及它所带来的整体福祉和健康益处，有必要探讨以
下术语：“学校教育”和“教育”；“福祉”；“健康”；“体育教育”；“健康与
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健康素养”；以及“优质体育教育”。接下来的三
章将对这些术语进行定义，并阐述它们在体育教育（PE）领域中的含义。

教师和学生往往只是被称为“大数据”的大量信息的消费者（而不是生产者）。
奥恩斯坦和亨金斯认为，作为技术的消费者，所需的技能远低于作为生产者，因为
“信息不一定是知识”（澳大利亚政府，  2014；格林菲尔德，  2012）。

体育教育领域中各种标签和品牌造成的诸多混乱，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教育”和
“学校教育”这两个词的误解。人们常常将“教育”和“学校教育”混用，但它们本
质上截然不同。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指的是在学校的实体围墙内，于上午9点至
下午3点的上课时间内，在教室里进行的学习和教学。然而，在当今社会，科技和媒
体（大数据）、课外活动、与家人和社区成员的联系/合作等因素，都对孩子的教
育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这种传统观念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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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的经验，柯克指出，“自至少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终身体育活动的理念一直是世界各地
体育教育工作者的普遍愿望，事实上，这也是体育教育在学校课程中存在的理由”（Kirk，  2014  年，第  
105  页）。这与英国“国家课程”的目标一致（1999  年，第  3  页）。

教育一词源于两个拉丁词：“educare”，意为训练或塑造；“educere”，意为引导（Bass  &  

Good，  2004 ）。Bass  （1997）认为，教育的真谛在于“educare”与“educere”之间的平衡，即知识

的传承和学生为未来将面临的变化做好准备。教育的定义是：“传授或获取一般知识、培养推理和判断能
力，以及为自身或他人的成熟生活做好智力准备的行为或过程”  （http://www.dictionary.com/
browse/education）。这一定义也表明，教育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这一理念多年来一直被视为教
育的目的（建构主义方法），并且对21世纪的终身学习技能至关重要。

因此，教育不仅仅是学校教育，它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远不止学校本身，而且贯穿人的一生。1999年，英格
兰、威尔士和北爱尔兰的国家课程优先考虑基本的读写和计算能力，这对于健康素养至关重要（参见第
65页）。总之，“学校教育”侧重于技能和能力的培养，其目的在于实用性目的；而教育则关注知识和理解
（澳大利亚政府，  2014）。

澳大利亚也经历了类似的终身教育转变。1989年4月，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AEC）批准了⋯⋯

因此，本国家课程与更广泛的学校课程的重点在于确保学生从小培养学习
所需的基本读写和计算能力；保障他们获得全面、完整的学习权利；培养他
们的创造力；并赋予教师自主权，让他们找到最佳方法，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
爱和终身投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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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进一步的教育和培训奠定基础，包括知识和技能、尊重学习以及终
身学习的积极态度。（AEC，  1994，第52页）

（PLTS）框架。“该框架本质上涵盖了以下基本技能：自我管理；人际关系管理；以及学习、表现和工
作管理”（QCA，  2011）。它通过推广多种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并通过将目标和生活技
能融入各个课程领域，从而实现这一目标。PLTS框架包含六组技能：

《国家声明与概况》确立了目标，并启动了1999年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课程大纲的规划和发布。HPE声明与概况的发布“促使澳大利亚各州和
领地审查并更新其HPE课程”（Macdonald、Glasby和Carlson，  2000年，第
5页），这标志着终身学习者所重视的特质发生了转变。因此，昆士兰州的学校课
程旨在帮助学生培养终身学习者的特质（参见第27页）。

由各州、领地和联邦教育部长制定的十项共同认可的国家教育目标。标题中的“教
育”一词指的是学校，而目标5则特指终身教育：

这些终身教育的特质与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国家课程中的“个人、学习和
思考技能”密切相关。

‧独立探究者，  ‧创造性思考
者，  ‧反思型学习者，  ‧
团队合作者，  ‧自我管理
者，  ‧有效参与者
（QCA，  2011）。

在美国，体育教育也特别强调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一种不同于学校教
育的概念。格雷厄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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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普遍认为，社会情感学习（SEL）应成为儿童正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Durlak  &  Weissberg,  2005;  Hargreaves,  2000;  Payton  et  al.,  2008;  
Zins,  Weissberg,  Wang,  &  Walberg,  2004）。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也支持
这一观点，该研究“证实了情绪对儿童认知能力的强大影响，表明情绪既可以
促进也可以阻碍儿童的学习过程”（Djambazova‑Popordanoska,  2016,  p.  
1）。因此，身心健康为儿童的健康发展和学业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如
今人们将身心健康视为优先事项，但多年来，它已逐渐发展成为课程中的一项
基本需求，并与身体层面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课程在第  6  章中有更详细的讨论，但目前可以明确的是，课程提倡终身和全面的“教
育”方法，它补充了“学校教育”或“培训”的概念，但又远不止于此。

Holt‑Hale  和  Parker  (1998,  p.  4)  认为，学校体育课应该是“符合儿童发展阶段的
教育体验，旨在提供即时和终身的益处”。如前所述，在美国，各州自行制定教育政策和
实施课程。

虽然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但有一套名为“综合学校体育活动计划”（CSPAP）的
国家体育活动和体育教育框架。CSPAP采用多组分方法，利用学生每天的各种体育活
动机会，培养他们终身保持体育锻炼的知识、技能和信心。它“体现了所有组成部分之
间的紧密协调和协同作用：以高质量的体育教育为基础，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开展体育
活动，加强教职工参与，并促进家庭和社区参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P]，  
2013，第12页）。

健康福祉理所当然地被纳入健康课程，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
康的定义（参见）就证明了这一点。
36）此外，国际上对“

635.  “体育教育”中“教育”的含义

健康、幸福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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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幸福感的定义尚无统一共识，但普遍认为，幸福感至少应包括积极情绪和心情（例
如，满足感、快乐）、无消极情绪（例如，抑郁、焦虑）、对生活感到满意、获得成就感以及积
极的生活状态。  (http://www.cdc.gov/hrqol/wellbeing.htm#  three)

英国一项名为“巢穴”（Nest）的循证福祉框架，汇集了超过4000名儿童、青少年、家长、研
究人员和从业人员的意见，旨在提升青少年的福祉。该框架概述了六个重要领域的投资重
点，只有这六个领域都具备，青少年才能拥有良好或较高的福祉。这六个领域包括：被爱与
安全；物质基础；健康；学习；参与；积极的身份认同感；以及文化（ARACY，  2019）。高
质量的生活需要一个包容友好的环境，让成员感受到爱与安全，并能充分发挥自身潜力。

在英国，Griggs  （2015  年，第  3  页）指出，“在公共政策领域和更广泛的世界中，‘健康
和福祉’的定义、用法和功能仍然存在很大的歧义”。

教育与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采取更全面的学校健康方法以及跨部门的协调行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6年，第6页）。然而，有人认为，在课程中引入健康的多维度
概念需要明确的界定。

一个广为流传且简单易懂的幸福感定义是“对自身和生活状态感到满意”的状态（澳
大利亚联邦政府，  2014a，第1页），但有资料显示，全世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幸福感定
义（Garvis  &  Pendergast，  2014）。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提供了更多细
节：

所有成员都能在教育环境中真正体验到“归属感、存在感和成长感”，从而获得身心健
康。

研究证据表明，规律的体育锻炼能够促进心理和社交健康（参见第12章） ，并能改
善认知记忆（Zhu等人，  2014）  （参见第14章）。建议幼儿和学龄前儿童每天至少进
行3小时的体育锻炼，建议5‑12岁儿童每天进行60分钟中等至高强度的体育锻炼，以促
进其社交、情感、智力和认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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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RA，  2016  年，第  70  页）

能够有选择地获取和批判性地分析信息，了解并利用社区服务和资源，并采取行动促进自身和
他人的健康。这包括在线信息和网站，以及来自朋友、家人和医疗专业人员的信息。

健康素养有三个维度：功能性、互动性和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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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纳特比姆的观点，“健康素养”一词有两种概念化理解：优势和风险；“两者都取决
于读写能力和计算能力的基础，并且与具体情境和环境密切相关”（纳特比姆，  2008，
第2076页）。纳特比姆总结道：“阅读、口语表达和计算能力发展不足的人不仅接触
传统健康教育的机会较少，而且运用所接收信息的能力也较弱”（纳特比姆，  2008，
第2077页）。

健康益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2014b）。这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布的《美国
人体育活动指南》  （2008）相一致，该指南建议每天至少进行60分钟的运动，并鼓励人
们投入更多时间进行中等强度或高强度有氧运动（每周至少3天）。美国指南还建议，
这些运动时间应包括肌肉和骨骼强化活动。

以下关于健康素养的详细信息摘自  Lynch  (2016)。健康素养与终身教育相关，尤其指
终身促进健康的行为。顾名思义，健康素养源于读写能力低下及其对健康结果的负面影
响  (Nutbeam,  2008)。澳大利亚课程中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  将健康素养定
义为：

健康素养作为一个概念，提倡为生活和福祉做好准备，使知识和技能能够在不同的情境
中转移和调整，“在对他们有意义的情境中发展知识和理解”（Quennerstedt、
Burrows  和  Maivorsdotter，  2010  年，第  105  页）。

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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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提供“体能”教育
福利

6

文献表明，健康的概念依赖于幸福感的概念，而幸福感被解释为生理、社会和心
理健康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Garvis  &  Pendergast，  2014）。如前所述，生
理维度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是

本章旨在继续阐明体育教育的各项术语，探讨“健康与体育教育”（HPE）、“体
能素养”和“优质体育教育”（QPE）等概念。因此，本章将探讨体育教育的本
质、归属感和发展过程，尤其关注其与儿童全面发展的关系（参见图1.1）。本章
对这些概念进行了定义，并将其置于更广泛的体育教育（PE）领域中进行阐
述。此外，本章还将探讨世界各地体育课程的实践，并分析其与近期倡导“福祉”
理念转变的关联。最后，本章指出了研究的不足之处：“高质量的整体性体育教
育在实践中究竟是什么样的？”

69©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
10.1007/978‑3‑030‑22266‑6_6

“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和“优质体育教
育（Q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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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和语言；  ‧身体发育；以及‧个
人、社交和情感发展。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  1989），这凸显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作为澳大利亚教育体系
中关键学习领域的重要性。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于1991年建议为八个广泛的学习领域制定陈述和
概况，其中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是其中之一（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  1994）。这有效地“重新确

立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作为儿童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Dinan‑Thompson，  1998，第4
页）。

这一点在课程文件中有所体现（参见第43页）。澳大利亚的《国家健康与体育
教育声明和概况》遵循了十项国家教育目标。
目标九是“促进学生的身体发育、个人健康和体能，并鼓励他们创造性地利用闲
暇时间”。

如今，早期基础阶段（EYFS）法定框架已更新，优先关注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
“对于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以及培养他们的学习能力、建立人际关系
和茁壮成长至关重要”（英国教育部，  2017，第7页）。这三个主要领域是：

Bradshaw、Hoelscher  和  Richardson  （2007，第  8  页）将幼儿早期福祉定
义为“儿童权利的实现，以及每个儿童根据自身能力、潜能和技能充分发挥潜能
的机会”。儿童福祉的重要性及其与教育中身体层面的具体联系，似乎最初是在
英国的幼儿早期课程资料中被提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国家课程中针对“幼儿早
期基础阶段”（EYFS，0‑5  岁，2008  年）的法定框架包含六个学习和发展领域，这
些领域被认为同等重要且相互关联。社交与情感学习（SEL）（心理健康和福祉）
占据重要地位，是这六个领域中的第一个：个人、社交和情感发展。报告指出，在六
个学习领域中，“任何一个领域都不能孤立地进行。它们同等重要，相互依存，共
同支持儿童发展的全面发展”  （2008，第11页）。此外，“所有领域都必须通
过有计划、有目的的游戏来进行，并平衡成人引导的活动和儿童自主发起的活
动”  （2008，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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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幸福感分为两大类对体育教育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健康、体育和体
育教育（HPE）是课程中唯一与幸福感明确相关的学习领域，但它并非也不可能
包揽所有幸福感的发展。这一表述承认，所有方面的幸福感都需要进行明确的教
学。与早期基础阶段（EYFS）的理念类似，学习需要有目的地规划。Cale  和  
Harris  （2019，第  5  页）也支持这一观点：“只有当体育活动、体育教育和运动
的体验是积极的，并且经过明确的规划和结构化以产生特定结果时，才能获得
心理和社会益处。”此外，Bailey  等人（2009）通过对研究论文的回顾总结指
出，体育教育所宣称的许多教育益处高度依赖于情境和教学变量。

3.  课间休息和体育课都是学校课程中重要的不同部分。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幼儿发展框架（VEYDF）阐明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学习领域与儿童福祉之间的关系和责任。对于成果三“儿童拥有强烈的
幸福感”，该框架将幸福感分为两个方面（参见⋯⋯）。

图1.1（第  11  页）：

4.  体育活动和体育课不是一回事。

2.  儿童应进行与其发育水平相适应的体育活动。

5.  体育教育和青少年体育运动有所不同（NASPE，  2007，
第  4‑5  页）。

‧儿童在社交、情感和精神健康方面变得强大；  ‧儿童对自己的健康和身体健康
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DEECD，  2009  年，第  23  页）。

美国国家体育与体育教育协会（2007）指出
体育课程的五个前提条件：

1.  任何体育教育计划的最终目的都是帮助儿童培养技能、知识和兴趣，从而终身
享受体育活动。

716.  身体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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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提升一系列有助于身心健康的个人和社交技能及行为。（ACARA，  
2019）

它着重培养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所需的运动技能和概念，使他们能够胜
任且自信地参与其中。学生的知识、理解、技能和素养。

运动学研究也为学生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健康与体育教育是课程中的关键学习领域。

通过运动促进健康和体育教育的发展

结果。运动能力和自信心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指标。
个人和社区资产需要发展、完善和重视。

终身持续参与，进而带来积极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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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校期间剥夺了孩子们进行体育活动的机会，他们就不会自愿地进
行体育锻炼来弥补缺勤（Dale，Corbin，

（2007；昆士兰州政府，  2003）。  “提高学校体育教育质量是目前有
充分文献支持的最佳干预措施。”

虽然人们承认所有因素都很重要，但术语中明确提及的“物理”因素以及
运动的价值构成了⋯⋯

校外（Sallis、Prochaska、Taylor、Hill  和  Geraci，  1999）以及

为了使体育课程在培养终身参与健康活动、从而优化身心健康方面发挥
作用，学校必须实施高质量的健康、体育和运动课程（NASPE，

&  Dale，  1999）。

小学低年级阶段，它能改善儿童的身心健康，并且

健康的各个维度：生理、社交、情感、心理和精神。
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可能性。在

健康与“体育”教育学习领域的基础。

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ACHPER  WA  分会，  1999  年，

有观点认为，高质量的体育课程应该优先于其他学科/学习领域。高质量
的体育课程，

庞格拉齐指出，“生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健康。没有健康，其他一切
技能都失去了意义和用处”  （2000，第18页）。庞格拉齐的

它不仅没有被忽视或在学校课程中被边缘化，反而对儿童的发展起着主
导作用。

影响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最重要因素
4至12岁的调查显示，喜欢体育锻炼是其中一项重要因素。
第  9  页）。来自美国一项针对学生的全国性调查的研究数据（年份不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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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小学要开设高质量的体育健康教育课程，就需要配备专业的体育教师，
或者如Cale和Harris所称的“高素质专业人员”  （2019），因为“多项澳大
利亚研究表明，课堂教师缺乏开展体育教育课程的资质和信心，主要是由于教师
培训不足”（Lynch  2015；  Morgan  &  Bourke，  2005，第7页）。教师可以
对学生关于体育教育价值的看法产生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Solmon  
&  Carter，  1995），尤其是学生对体育活动的看法（Lee，  2002）。美国疾病
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强调“鼓励青少年参与适合其年龄、充满乐趣且形式多
样的体育活动”的重要性（CDC，  2013） 。此外，“高质量的体育教育对所有
儿童在发展和教学上都具有相关性”（NASPE，  2007  年，第  3  页）。

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对高质量体育课程的概念进行
了定义和认可。该调查委员会的一项建议是，应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量的体育教
育机会，并要求“所有体育教育课程，特别是小学阶段的课程，应优先由合格的
体育教师进行或在其监督下进行”。

研究结果表明，要实现全面的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学生首先必须接受“体
育教育”（Lynch  &  Soukup，  2016）。因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健康可以通过
所有健康维度来实现，但健康与体育教育的重点在于体育的身体维度。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指出，“体育教育是积极行为模式的基础，也是让儿童和青少年系统地
参与全面健康生活方式的最佳途径”  （2015，第44页）。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年，第  xxi  页）。如今，这项建议仍然有效，因为它
尚未实现；“每所小学都应该有一名具有高等教育资格的健康与体育教师，为所
有学生提供体育课，并支持课堂教师让学生在整个上学日进行体育活动”
（AHKA，  2019  年）。

高质量的教学是任何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课程的设计和开发阶
段，还应考虑其他方面，例如参与者的乐趣和享受（Garcia、Garcia、Flo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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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s，  2000）强调新式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要求教师采取社会批判的视角，“以
理解‘新一代学生’和‘新时代’的背景”（Tinning，  2004，第251页）。因此，当代健
康、体育和体育教师需要将批判教育学融入到他们的教学实践中（Tinning，  
2004）。

因此，在学生兴趣和能力各异的班级中，“乐趣”、“参与”和“投入”等要素需要惠
及所有孩子；这说起来容易做起来难。高质量的学校体育课不仅要面向那些在运动或
竞技领域表现优异的孩子，也要面向那些喜欢骑自行车、徒步旅行或游泳等个人活动
的孩子：“我们需要为他们所有人提供选择”（Boss，  2000，第5页）。

（Henderson、Glancy  和  Little ，  1999；英格兰体育协会，  2019；威尔士体育协
会，  2015）。如果儿童喜欢通过运动进行学习，他们就会对体育活动抱有积极的态
度（Henderson、Glancy  和  Little，  1999；英格兰体育协会，  2019；威尔士体育
协会，  2015） ，并且“他们更容易参与其中”（Garcia  等，  2002，第  3  页）。因此，
项目的实施方式对于其趣味性、吸引力和成功至关重要。

建议教师“设身处地地为孩子着想”（Morgan，  2005，第  16  页），使游戏和体育
课变得有趣，成为积极的社交体验（Pangrazi，  2000） ，这支撑了  1999  年昆士兰
州  HPE  课程的社会文化方法，该方法充满了强烈的社会正义原则（QSCC，  1999）。

包容性课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施：“布置开放式任务，让孩子们根据自身能力不
断进步；并调整传统的团队运动，缩小团队规模，让每个人都有更多机会练习技能”
（Boss，  2000，第4页）。这取代了以往的接力赛或器材匮乏的大组比赛，在这些比
赛中，许多孩子只能在一旁观看，等待轮到自己（Boss，  2000）。因此，课堂需要配
备充足的器材来实施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参议院调查建议，体育教育的经费应与其他
重点学习领域相当（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体育活动对缺乏运动技能和肥胖的青少年尤其有益，因为这些孩子需要找到他们喜欢
的、合适的体育活动（Pangrazi，  2000）。这种体育教育方法被称为“新体育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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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格拉齐列出了高质量体育课程的基本组成部分：

克;
‧教授管理技能，培养自律精神；  ‧促进所有学生的包容；  ‧强调
正确的学习方法，而不是结果；  ‧促进终
身个人健康；以及‧教授责任感和合作精神，并促进多样性
（2001  年，第  18  页）。

众所周知，“并非每个体育教育项目都是高质量的项目”。

（Tinning、MacDonald、Wright  和  Hickey，  2001  年，第  181  页）。

‧遵循课程标准；  ‧以学生为中心，符合
学生发展阶段；  ‧将体育活动和运动技能作为课程的核
心。

因此，体育教师需要能够教授和指导高质量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涵盖身
体活动、健康和个人发展等各个方面。Lynch  (2017a)的一项研究发现，通过
领导力，辅以清晰的沟通和“全校参与”的方法，健康与体育教育的实施是可
以实现的。Cale  和  Harris  (2019,  p.  13)  也提倡这一点：“具体而言，需要采
取协调一致的全校参与方式。”

学校在促进和发展儿童参与各种体育运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Cale  &  Harris，  2019）。  “目前只有学校提供了一个环境，让孩子们可
以体验和学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活动”（Moore，  
1994，第24页）。

因此，为了在小学实施高质量的体育课程，学校必须拥有充足的设备和设施。由
于实施这些课程需要一定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因此最好聘请专业的体育教师
（Clarke，  2000）。

有些体育课只不过是“有组织的课间休息”（Graham、Holt‑Hale  和  
Parker，  1998，第  6  页），这不仅未能实现其在增强健康、体能、技能和自尊
心等口号下所宣扬的诸多目标，而且常常加剧了它试图克服的问题。有人认为，
“如果体育课教学不当或缺乏敏感性，它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可能大于正面影
响”。

756.  身体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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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如何识别和管理风险，完成分配的任务，以及

理解。通过竞争与合作，学习者能够增进理解。
运用运动能力来构建思维、表达情感和丰富生活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以及如何根据他们的表现来评估绩效。

公平竞争，互相赞赏彼此不同的贡献，同时也要体会团队合作的要求
和益处。此外，学习者

规则结构、惯例、价值观、绩效标准的作用

学会为自己的行为负责。他们学会了如何应对

T·林奇7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终身学习和多层次教育。

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

使儿童和青少年具备终身参与社会所需的技能、态度、价值观、知识和理解力”  
（2015，第6页）。总之，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高质量的体育教育应包括：

等，  1993）。批判性的社会公正教育学将要求教师具备以下素质：

学生们将所学知识与自身及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选择最适合每种特定学习体验的方法（丁宁，  1999）。体育教师通常需要选
择具有批判性、社会公正性的方法。

接受过这种教学模式培训和教育的教师（Tinning，  2004）。韦伯斯特建议
“小学教师职前教育”。

与传统主流的以科学和表现为基础的体育教育教学法（侧重于动作的技术成
果）不同，建构主义教学法对于对抗体育教育的弊端是必要的。

领导力确实需要教师具备体育教育领域各种教学法的知识和理解，以及以下
意识：

斯克拉顿，  1990；锡宁，  1990；锡宁和菲茨克拉伦斯，  1992；镀锡

涵盖广泛的学科。此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有助于⋯⋯的教学方法。

“体育教育是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切入点”  （2015，第6页），并且是“提供
所有体育活动的最有效途径”。

在全球范围内，学校体育课程一直受到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健康主义、个人
主义和中胚层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教授健康知识将有助于年轻人将不同领域的学习联系起来。

（2001  年，第  1  页）。

（Colquhoun，  1991，1992  ；  Hickey，  1995；  Kirk，  1992；  Kirk  &  Twigg，  1993；

包括与教学大纲内容直接相关的必修单元，并为教师提供更多专攻体育课程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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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与和表现展现亲社会行为。  （2015，第14页）

通过这些学习经验，QPE能够帮助学生接触到清晰、一致的价值观，并强化
他们对自身和他人的过往成就的认识。

体能素养

指的是能够阅读或写作（Corbin，  2016） ，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识
字’意味着接受教育”（Richards，  2016，第  1  页）。

识字教育只涉及一个方面��身体方面。

Alderman、Beighle  和  Pangrazi  (2006)认为，当教师提倡“内在兴趣”时，儿
童对体育课的喜爱程度会提高。

“读写能力”和“教育”的语义（Lounsbery  &  McKenzie，  2015）。

学校的体育活动和体育课总体上是重点。他们在书中指出：

基本运动技能的掌握程度是核心组成部分，

识字并不是一个新词，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提及过。

正如Lynch和Soukup  （2016）所发表的，  PE和HPE这两个术语之间模糊不
清的灰色地带催生了新的概念和趋势。

因此，物理层面（Corbin，  2016，第14页）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高质量的体育教育要素被重新确立为“体能素养”这一新旧概念的关键要
素。理查兹在以下方面提出了共同的主题：

提供对体育活动的整体视角，但同样类似于体育活动

为了代表和取代“体育教育”的原始含义，出现了许多术语，其中之一就是“体
能素养”。科尔宾告诉我们，体能素养

环境”（第  41  页）。

从健康与体育教育（HPE）的角度来看，体能素养（PL）顾名思义只关注一个维度。

（2019）确定英国的体能素养如何影响了

文献指出，“体能素养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需要不断积累。”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再次出现（2016  年，第  15  页）。早期对体能素养的定义

体育教育在过去一直被誉为“通过体育进行的教育”。

此外，“PL尚未在国际私募股权领域定位”，
或学科内的知识体系”  （2016，第19页）。Cale和Harris

动机、感知到的身体能力，以及创造一种以掌握为导向的学习环境

它包含了促进自信行动的知识、态度和动机”  （2016，第1页）。Lynch和
Soukup提出，“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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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素养”一词被美国国家K‑12体育标准采纳，既未广泛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也未进行市
场调研。迄今为止，采纳该术语的理由普遍认为，它有助于提升体育专业的地位，使其更加清晰
明确，并与当前的通识教育趋势保持一致。我们完全同意体育教育需要更加清晰的界定。然而，
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表明使用和推广“体能素养”一词会有任何益处。目前关于体能素养的同
行评审出版物寥寥无几，而且没有一篇是基于数据的研究。

学校课程安排时间内进行的有计划、循序渐进的学习，面向所有学生。这包括“学习运动”（即
提高身体机能）和“运动”。

这种混淆也存在于教育领域。在英国，体育教育协会（AfPE）对体育的定义是基于“学校教
育”的概念，而不是归属感、存在感和“受过教育”的状态：

关于体能素养的出版物通常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和部门出版，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与政府
治理联系在一起，而并非总是与教育本身相关（参见第35页）。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概
念的演变，也是人们对“教育”（建构主义）和“学校教育”（行为主义）这两个术语误解的
结果（参见第60页）。在澳大利亚，关于体能素养的文献有限，主要由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
（Richards，  2016）和国家体育研究所出版。同样，在英国，青少年体育信托基金制定了小
学体能素养框架。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的“健康积极生活与肥胖研究小组”，该小组被认为
是体能素养评估领域的领导者（Corbin，  2016）。

“体能素养”一词对不同机构而言含义各异。文献指出，这可能会给教师和学生带来困惑
（Corbin，  2016；  Griggs，  2015；  Lounsbery  &  McKenzie，  2015；  McKenzie  
&  Lounsbery，  2016）。Lounsbery和  McKenzie  （2015，第  143‑144  页）提醒，应谨慎
使用“体能素养”一词，因为它容易被视为对本已模糊不清的学习领域的补充。

78 T·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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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酌情利用  PSHE  教育，在国家课程、基础学校课程和法定指导中已概述
的法定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拓展以下方面：毒品教育、金融教育、性与关系教
育  (SRE)  以及体育活动和饮食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学习（例如通过运动学习，以及超越体育活动的各种技能和理解，例如与他人
合作）。学习的背景是体育活动，儿童体验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体育运动和
舞蹈。(2016)

国际体育活动/健身专家对体能素养的定义缺乏共识。如果专家们都不确定体
能素养是什么，那么普通民众和政策制定者又该有多么困惑呢？许多人已经
无法区分⋯⋯

796.  身体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识字难道不就是换了个名字的玫瑰吗？此外，他们还建议：

因此，如前所述，PSHE并非强制性课程，学校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实施这些指导方
针。由于PSHE是选修课，英国似乎用体能素养填补了“儿童全面健康发展”理念
的空白。Jurbala  （2015）的观点也支持这一理论，他认为体能素养已经成为“全
面发展”的替代术语。

与澳大利亚类似，英国也实行全国统一课程，但澳大利亚幅员辽阔（与美国类
似），这给各地区课程的一致性造成了诸多障碍。相比之下，英国的国土面积小得
多，其全国统一课程的实施似乎也更加一致。

英格兰国家课程的关键学习领域是“体育”（2016a）。值得注意的是，该课程提
倡的是高质量体育（也称为“优质体育”），而非体能素养（与美国不同），尽
管如前所述，它似乎确实受到了体能素养概念的影响（参见第77页）。作为独立
的学习领域，英格兰（2016b）设有个人、社会、健康和经济教育（PSHE），其中
建议：

麦肯齐和朗斯伯里（2016，第1页）提出疑问：“名字里有什么？它具有物质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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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

‧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提供有计划、循序渐进且包容的
学习体验‧要求所有儿童都有机会掌握基本运动技能（FMS），最好在七岁
之前掌握‧要求教育者具备运动基础知识

如前所述，简而言之，体能素养就是体育教育（Kirk，  2013）。Kirk将体能素养描述为“一
种关于体育教育的哲学立场”  （2013，第  975  页）。这种立场与体育教育中的整体性论述
相关，并植根于包容性的理念之中。因此，体能素养的许多特征并非新颖，而是借鉴自体育教
育，特别是与“高质量体育教育”和“终身体育教育”相关的文献。

根据  Lynch  (2017b)  的说法，  QPE：

如今，课堂教师被要求成为健康与福祉专家，却无需成为体育专家。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也与本书的前提相悖��要成为健康与福祉专家，也必须是体能方面的专家。在小学内外，体能
方面的支持和实施“如何”进行，这个问题与“为什么”必须继续将小学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息
息相关��学校是实现“包容性优质体育教育”的关键。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文献表明，在公共政策领域乃至更广泛的社会层面，“健康与福祉”的
定义、用法和功能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显著的模糊性”（Griggs，  2015，第3页）。开篇段
落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实施高质量的体育教育以促进身心健康是一项复杂且多方面的工作，
而许多相关的论述（Garvis  &  Pendergast，  2014）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第七章和第八
章将探讨实践者在这方面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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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活动、身体素质和体育教育等术语中，再增加一个术语（体能素养）只会加剧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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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自文明曙光初现，原始人为了生存必须进行大量的体力活动（Duncan  &  
Watson，  1960）。在古代，斯巴达人非常重视体育锻炼，他们的体育锻炼由国家监管，并根
据年龄确定，男女老少都接受类似的锻炼（Phillips  &  Roper，  2006）。然而，体育锻炼
在哲学层面上始终与身体层面息息相关。以下文献改编自Lynch和Soukup  （2016）。

雅典人最早认识到身体素质对提升和影响其他健康维度（智力、情感、社交和精神）的
重要性。与雅典人类似，罗马人也认识到体育锻炼对生活质量的益处，但罗马人更倾向于较
为温和的运动方式（Phillips  &  Roper，  2006）。可以说，古代雅典人和罗马人进行体育
锻炼的目的与今天的健康与体育教育（HPE）类似，都以身心健康为核心��旨在全面提升身
心健康。因此，本章内容与儿童全面发展要素、社区联系（优势视角）以及运动密切相关。

7
物理维度的历史

©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
10.1007/978‑3‑030‑22266‑6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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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二世纪，盖伦解剖人体时，人体客体化的进程就已显现。盖伦并不认为自
己看到了什么，他看到的只是他所相信的（Kirk，  1993）。列奥纳多·达·芬奇
（1452‑1519）是第一个对肌肉及其功能进行精确描述的人，但他的著作直到十
八世纪末才得以发表（Broekhoff，  1972）。  1679年，博雷利以机器的比喻
来解释人体，并“为理性化的体育锻炼体系的出现铺平了道路”（Kirk，  1993，
第14页）。

正如本书通篇所述，整体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对于教育而言并非一个
新概念，但近年来，人们更加认识到学习领域对儿童全面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
及身体维度在健康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成为、归属和接受体育教育的优先要素（参见图1.1）。

Whipp概括了与“福祉”密切相关的HPE理念的历史和现在的意义。

多明我（1170–1221）、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和教宗庇护二世
（1405–1464）（Feeney，  1995）。这种与教会的联系加强了体育教育与健
康精神层面之间的关联（Lynch，  2015）。当今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确保
高质量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可以充分发挥其精神潜力”（Lynch，  2015，第
217页）。

在中世纪，体育教育与天主教会的关系时好时坏，而天主教会对欧洲文化的
影响非常深远。教会“渗透到文化的方方面面��学术、政治、经济，甚至个人的私
人生活”（Mechikoff  &  Estes，  2002，第104页）。尽管体育教育有时并不得
到教会的支持（Lynch，  2004），但这一时期的一些关键人物，如圣约翰·马歇
尔和圣约翰·马歇尔，都曾倡导过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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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古希腊的理想“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Mens  sano  incorpore  
sano）强调了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这份报告着重强调了以教育为基础的综合
性战略健康方法的重要性，并重视健康与体育教育者的作用。  （2015，第111
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近代晚期，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被称为“组织”的管理机构数量不断增长，
以代表人民的利益。

欧洲对体育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意大利教师维托里诺·达·费尔特雷（Vittorino  da  Feltre，1378–
1446）率先将整体体育教育引入学校课程，认为这是培养“理想公民”的必要条件，涵盖身、心、灵三个方面

（Phillips  &  Roper，  2006）。另一位欧洲教育家约翰·弗里德里希·古茨穆特斯（Johann  Friedrich  
GutsMuths，1759–1839）因其对体育教育专业化的贡献而备受赞誉。当时，德国与瑞典和丹麦一样，将体
育教育主要视为军事训练。因此，体育教育的重点在于操练和锻炼，强调强制、纪律和控制，而非乐趣（Kirk  

&  Twigg，  1993）。古茨穆特斯在德国施内普芬塔尔教育学院制定了一套体育教学大纲。该大纲成为
体育教学的基础，主要内容包括体操（Phillips  &  Roper，  2006）。瑞典的佩尔·林（1766‑1839  年）是
第一个宣传  PE  的医学益处的人，他经常将其与科学论述联系起来，并提倡各种健康方面。

威廉·G·安德森被认为是如今的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协会（SHAPE  America）
的创始人，他于1885年创立了该组织。2014年，美国健康、体育、娱乐与舞蹈联盟
（AAHPERD）的理事会更名为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协会（SHAPE  America）。
这是AAHPERD自成立以来第七次更名，其最初名为促进体育教育协会（AAPE）
（Yang，  2015）。自Per  Ling时代以来，体育教育取得了显著发展，并且“在许
多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Kirk，  2013，第974页）。

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体育教育，考虑到柯克（Kirk）所指出的发展趋势，以及协
会代表着不同人群的特点，我们不能忽视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和舞蹈理事
会（ICHPER‑SD）的影响。尽管体育教育领域目前尚无统一的代表机构，但
ICHPER的影响力不容忽视。ICHPER的成立旨在让教育工作者“能够在国际范
围内开展合作⋯⋯该协会不代表任何单一国家、体系或体育教育方法”
（Hircock，  1988，第73页）。ICHPER‑SD由AAH‑PERD（美国体育、健康、娱
乐、运动和舞蹈协会）发起，该协会于1958年在意大利罗马成立，首届ICHPER世界
大会的主题是“儿童健康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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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体育和娱乐是密切相关且相互联系的领域，应为了社区的最大利益而进行协调。
（ICHPER，  1971，第189页）

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在以下十点中的第一点中有所体现：

面向发展中国家，旨在启动和加强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项目和
领导力”（Kane，  1989，第107页）。虽然ICHPER‑SD仍然是一个分
支机构

更名是  ICHPER‑SD  会议的直接结果。正如  Kirk  所引述的。

“体育教育是对孩子全面发展的教育”（Corbin，  2016，

1970年国际人机交互研究与教育委员会（ICHPER）世界大会决议：

由独立的机构管理和运营。然而，近年来，此类国家机构

维持会员数量，从而保持财务上的可行性。这已经

此外，正如柯克和麦克唐纳所引述的，伊莱恩·墨菲（1988‑1993年美国大学体育与运
动教育协会全国主席，国际大学体育与运动教育协会南达科他州分会大洋洲副主席）指
出：“我们对体育教育的描述并不充分，因为健康是（我们所做的）如此重要的组成部
分⋯⋯他们
他们希望把这些词加进去，否则他们觉得体育课就不合适了。

科尔宾表示，这一点在当时是一致的，“是‘新’的核心”。

麦克唐纳在会议报告中指出，“大会表示⋯⋯”

确实承认了一种类似于雅典人的  HPE  方法。其中之一

范围太窄了”  （1998，第7页）。ICHPER‑SD“也指导了相关工作

ICHPER‑SD对世界许多国家都产生了影响，
第  14  页）。

即澳大利亚体育教育协会（APEA），

接受澳大利亚版本的这个名称”  （1998年，第6‑7页）。

这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洋洲举办的世界大会。澳大利亚理事会

如今，SHAPE  America  的总部也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雷斯顿。

国际组织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澳大利亚现在也是国际舞台的一部分”，而且这可能已经

本次世界大会提议促进体育锻炼的健康维度。

直接影响发生在1970年澳大利亚悉尼的ICHPER‑SD会议上。

ICHPER以及此次会议的巨大成功促成了

健康、体育和娱乐（ACHPER）正式名称为

这种国际间的联系感（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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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习能力的方法”  (Macdonald  2013,  p.  100)。

向东；相关的医疗保健成本以及生活方式和服务方面的应对措施；以及社会关
系日益增长的重要性（Hajkowicz、Cook、

在整个现代历史中，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H/PE，并且至今仍然存在。

这种方法“支持对健康教育的批判性观点”

成为；

包括生理、社会、心理、精神、环境和社区等各个方面；

无疾病；

（Westbrook、Durrani、Brown、Orr、Pryor、Boddy、Salvi，  2013）。

（&  Littleboy，  2012）。然而，正如文献所表明的那样，有限的资源

关注学习者在社区结构性促进因素、资源和制约因素中的位置，并通过资源导向型教学
方法来实现。

HPE相关领域的合作关系遵循“优势导向”原则。

‧将健康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各部门和政府在学校实施健康、体育和教育  (HPE)  时，以及

‧将健康视为比⋯⋯更多、更特别的东西

在科技进步使得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人们被迫思考自身的目的和需求，例如：

预防疾病；

体育运动通常在社区内开展。大趋势预测，未来，
教育部门需要做好准备，应对世界资源有限、世界经济从北向南、向西转移的局面，以提
高生活质量。

当今的问题（Cale  &  Harris，  2019；澳大利亚联邦，  1992；

由于资源有限，教育工作者更容易通过采用行为主义方法来实施体育教育，但这反而阻
碍了健康教育的开展。

该模型包含：

通过社交媒体。

将健康生活视为多维度和全面的概念

以健康预防为重点的健康管理涉及联系和合作。这种观点为教育提供了指导。

（Hardman，  200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8，2014 ）。此外，当面临

‧更注重推广健康生活方式，而不是

安东诺夫斯基的健康生成理论就是一个基于优势的方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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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健康促进的角度，特别是通过伙伴关系，采取基于优势的方法，倡导为生活和福祉做好准
备，使知识和技能能够在不同的环境中转移和调整（Lynch，  2016）。

‧承认人类是积极的行动者，生活在与其环境相关的关系中��
住所；以及

当“男人（和女人）能够将自己的身体视为一件物品”时，身体客体的概念便会出现在社会中
（Broekhoff，  1972，第88页）。Kirk将这一概念描述为“一个有用且受控的身体，它具备
适当的技能，能够满足任何特定社会可接受的社会行为标准，并在经济体系中做出生产性贡
献”  （1993，第13页）。重申一下，相关的体育教育话语也应如此。

‧健康本身不被视为最终目标，而是被视为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McCuaig、Quennerstedt  
和  Macdonald，  2013  年，第  113  页）。

有证据表明，整体性健康与体育教育（HPE）理念自雅典时代起就已存在并不断发展，并

在20世纪蓬勃发展，尽管当时它被称为“体育教育”。如前所述，罗宾斯、鲍尔斯和伯吉斯提
出了健康（HPE理念）的七个维度，统称为健康：身体、智力、情感、社交、精神、环境和职业。此
外，“这些维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联系”  （2011，第9页）。研究表明，“所有学校都应
该重视HPE，因为它能够以整体的方式提供各种机会”（林奇，  2015，第217页）。纵观历
史，体育教育一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它始终如一地用来代表多种论述、意识形态、哲学
和运动发展的各个方面。

对历史的探究表明，体育教育深受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1)  将身体视为客体；(2)  关注人
的整体观，包括身体、心理、精神和福祉。理解这两种哲学思想至关重要，因为体育教育是社会
建构的产物，其语义也随着时间推移而不断演变。

文献表明，在历史上，体育课有时扮演着“训练”身体的角色，将身体视为一个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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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方法的引入标志着体育教育理念的转变，并引入了“整体性”话语。
这种整体性观点受到包容性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世界某些地区被重新命名为健
康促进体育教育（HPE）。这种转变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但最近一次是作为一
种复杂的反驳话语出现，旨在对抗那些与“身体作为客体”哲学相关的观点。这
种话语改变了人们对身体的认知，不再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而是将其视为
一个“完整的人”：身、心、灵和福祉。

影响这一哲学的因素包括军事、科学、健康和体育��这些因素体现了性别歧视、
精英主义、健康主义、个人主义和中胚层主义等意识形态��这将在下文中进行更
详细的讨论（参见）。
第九章）（Colquhoun，  1991，1992  ；  Hickey，  1995；  Kirk，  1992  ；  
Kirk  &  Twigg ，1993；  Scraton，  1990；  Tinning，  1990；  Tinning  &  
Fitzclarence，  1992；  Tinning，Kirk  &  Evans，  1993）。其中，学生在学校
环境中无意间习得知识和态度（Kirk，  1992）。此类意识形态被认为存在问
题，因为它们传递了错误的信息（Kirk，  1992）。由于这种“身体作为客体”
的理念主要采用行为主义的健康教育方法，因此用“学校化”身体来描述这种理
念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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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
10.1007/978‑3‑030‑22266‑6_8

本章探讨了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HW  &  PE）中教育方法的力量，这些方法与课程、教学和学习
以及学校实施密切相关（参见图1.1）。从英格兰现行的国家体育课程中可以提炼出三个关键的
历史和背景主题：健康主义；对运动的固有观念；以及对社会和文化影响因素的认识。前两个主题
与行为主义哲学相关，该哲学将身体视为需要控制的对象。第三个主题则采用了建构主义方法，强
调“意识”。对社会和文化影响因素的认识与整体教育，特别是体育教育的社会文化方法密切相
关。本章调查了体育教育实施中存在的当代问题，揭示了在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中选择教育方法

时保持平衡的重要性。

有研究表明，当前的健康教育受到肥胖话语的引导（Quennerstedt、Burrows  和  
Maivorsdotter，  2010） ，并且“复兴了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健康观念”（Alfrey  和  
Brown，  2013，第  160  页）。例如，英国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们被告知，他们需要锻炼，否则就会变
胖。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将身体视为一种客体的观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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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问题：探索教育方法在健康、福祉和身体方面
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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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信息

另一个例子是，多塞特郡一名11岁的女学生黛西在收到同样的“肥胖信”后“失去了
自信”，并且“感到痛苦和愤怒”。她的母亲事先并未被告知该项目，也不知道女儿会
在学校被称重。黛西表示，读完信后，她觉得“因为我胖，所以我无法融入其他打板球的
人”。结果，黛西开始不吃早餐，并且花了数周时间才重新开始打板球（Ford，  
2018）。在萨福克郡一所小学的免费暑期学校俱乐部广告中，也明显体现了对身材形象
的压力。这些俱乐部被列入OneLife  Suffolk网站上西萨福克郡体重管理小组的名单
中。

训练给儿童、家长和学校社区带来压力，往往以牺牲运动的乐趣为代价。本章将探讨造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从英国（英格兰）小学早期教育入手，分析其教育和健康方法；
具体而言，探讨“以成绩为导向的课程及其伴随的行为主义教学方法”（Thorburn、
Jess  和  Atencio，  2011，第  393  页）。这种主导性的行为主义方法揭示了英格兰国家
体育课程表象之下隐藏的信息（话语）。有观点认为，此类话语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却
未受到质疑，并对课程所倡导的“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产生了不利影响（Cale  和  
Harris，  2019）。

英格兰东南部一些公立学校的学前班（Reception）学生收到一封信，信中称他们超
重。这是因为在英国，“根据政府的全国儿童测量计划，学前班和六年级的学生都要测
量身高体重，并计算身体质量指数（BMI）”（Ford，  2018）。例如，肯特社区卫生中
心（NHS基金会信托）的一封信告知家长，他们的孩子根据全国儿童测量计划进行的测
量结果显示，其体重超标，与其年龄、性别和身高不符。信中还指出，超重的儿童往往会成
为超重的成年人（肯特郡和东萨塞克斯郡学校健康与免疫服务负责人，致家长信，2016
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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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每种情况下，传递信息的目的可能都是好的，但教育者需要识别并解决青少
年究竟接收到了哪些信息的问题。Cale  和  Harris  （2019，第  11  页）指出，“一个需要
重点关注的领域是教师、卫生专业人员和家长如何推广、解读和接受有关体育活动和健
康的建议”。因为这些话语和意识形态并没有记录在学校课程文件中，“而是通过社会
中的各种媒介进行教授和学习，通常被称为‘隐性课程’”（Lynch，  2017，第  80  
页）。一个孩子因为“胖”而被免费暑期学校俱乐部录取，他会有什么感受？这个标签会
对他/她的一生产生什么影响？此外，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家长们接收到了哪些信息？例
如，由于肯特社区卫生中心寄来的一封信，一位学前班孩子的母亲感到非常沮丧，并毫
无必要地质疑自己的育儿能力（个人交流，2017年6月20日）。此外，黛西的母亲质疑为
什么不能从整体上看待孩子的健康状况；“你没有机会说明你在家里做了什么，或者你
的孩子在运动方面做了什么”（Ford，  2018）。

广告上写着“为4‑14岁有体重问题的儿童提供充满乐趣的俱乐部”，并且在2016/2017
年，“超过200名儿童及其家人成功完成了我们的儿童体重管理计划”（One  Life  
Suffolk，  2017）。

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英格兰体育课程的国家课程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Griggs  
（2015）将此现象称为“顺便一提的政策”（Dery，  1998），并进一步解释说，这种联
系体现在“主流话语和修辞被推崇和允许，而人们往往并不理解其是否恰当或可能产
生的影响”（Griggs，  2015，第38页）。本章通过探讨相关文献，为“恰当性”和“影
响”提供了新的见解和更深入的理解。因此，可以说，目前英格兰的体育课程提倡将身体
视为客体，而非关注“完整的”儿童。也就是说，体育课程深受教育和健康领域自上而下
的行为主义政府方法的影响；这种方法是刻意、系统、有计划地改变行为。Leahy、
O�Flynn和Wright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将课程称为一种政府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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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体育教育有着不同的指导原则或目标，这些原则或目标往往受到政府或
社会需求的驱动。Arthur、Beecher、Death、Dockett  和  Farmer  （2015，第  429  
页）将此称为该学科的哲学，“支撑实践的信念和价值观”。如前所述，历史上，体育
教育受到两种哲学的影响：

集合体（2013）。因此，迫切需要平衡各种方法，最好是以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
为主导。

本章随后指出，过度重视行为主义教学方法会对许多儿童的身体发育和健康造成长期和短期的不利
影响，亟需改变。在探讨英格兰国家体育课程背后的论述时，我们发现了两个关键的历史和背景主题/问
题：

2.  整体观：身体、心理、精神和福祉（Lynch  &  Soukup，  2016）（与过程/人本主
义视角/建构主义方法/跨维度学习/社会健康模式相关）。

从将身体视为客体的角度来看，体育课的职责在于训练身体，使其成为“受控的身
体，具备满足特定社会可接受的社会行为标准并在经济体系中做出生产性贡献的
能力”（Kirk，  1993，第13页）。Tinning和McCuaig指出，在许多国家，这通常与
体能训练有关，因为

1.  将身体视为客体（与教育中的行为模型/效率[自上而下]/治理/健康中的医疗
模型和健康中的行为模型有关）。

“健康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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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林奇和苏库普（2016）的研究，许多论述都影响了“身体客体化”的哲学
理念。健康主义被定义为“一种信念，即健康可以通过个人努力和自律轻松实现，
而这些努力和自律主要针对调节身体的大小和形状”（克劳福德，  1980，第366
页）。因此，健康问题被视为个体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与医
学和行为健康模式密切相关。

某种公民类型的发展（2006）。人们也“认识到身体和身体活动在社会权力的
行使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Tinning、Kirk  和  Evans，  1993  年，第  79  页）。

从本章引言中描述的情景来看，健康话语以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健康主义”
（社会中被接受的信念）都以被称为“肥胖流行病”的长期危机为基础。

过去60年来，肥胖危机日益加剧，生物医学研究专家提出的这一问题被重新置于专
业和学术体育文献（以及社交媒体）的语境中，以证明该学科的重要性。随后，多
年来一直有人认为，肥胖危机常常在社会上引发恐慌，导致政府和媒体指责家长
和学校（Gard，  2006；  Gard  &  Wright，  2001，2005 ）。斯坦贝克
（Steinbeck）指出，小学体育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缺乏运动和儿童肥胖问题
上（2001）。加德和赖特（Gard  &  Wright，  2001）警告说：对体育教育中肥胖
论述的盲目接受会加剧人们对身体的焦虑；会滋生一种指责文化，剥夺人们参与体
育活动的乐趣；此外，还会边缘化那些不被认为“燃烧脂肪”的体育活动；并对高
等教育和中小学体育教育的研究和教学方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1018个当代问题：探索权力⋯⋯

青少年参与健康主义话语可能会受到一些好心但准备不足的教师的影响，这些
教师自身对健康、体能和体育活动的看法狭隘而片面。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学校在
促进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方面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Cale  &  Harris,  2019,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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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健康“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因为他们需要承担与公民健康相关的
各项费用，尤其考虑到运动不足性疾病的影响以及研究表明体育锻炼与健康之
间存在的密切关联”（Lynch，  2013，第258页）。然而，健康主义形成了一种
信念，使那些不符合“运动、健身、健康”三要素的人感到内疚（Kirk  &  
Colquhoun，  1989）。因此，外貌在健康主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背后是
对理想外貌的评判以及人们如何符合社会期望。

“迫切需要提高青少年在学校学习健康知识的广度、深度和相关性”（Cale  &  
Harris，  2019  年，第  13  页）。
Gard  和  Wright  (2005,  p.  13)  提出，“‘肥胖流行病’思想的科学基础远不如
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确定”，Biddle  等人(2004)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证
据并不令人信服。

“电视节目《减肥达人》是健康主义的典型例子，它将身体与道德自律的行为
联系起来，如果人们被认为缺乏自律，就会感到内疚”（Lynch，  2017，第81
页）。这类信息通过所谓的“隐性课程”传递给孩子，正如本章开头提到的学前
班和六年级学生的例子所示。有人认为，这种传递往往是无意的，而且在很多情
况下，教师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息的存在（Lynch，  
2017）。

可以说，英国国家课程鼓励健康主义，尤其是在“学习目标”中明确指出：“体
育课应为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以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方式建立身体自信”
（英国教育部，  2013，第1页）。正如本文引言中讨论的案例所示，这种体育课
程的后果之一是，学前班和六年级的学生开始担心肥胖，被贴上超重的标签，甚
至有校长允许学校里成立“胖子俱乐部”。

“就像剧本一样，身体向我们讲述了它所代表的人的故事，它们传达了一系列
思想和价值观”（Kirk，  1993，第  7  页）。

健康主义与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内疚感有关。

随后，教师和学校领导需要接受相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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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节表明，最新的课程可能助长了诸如体育、性别歧视和精英主义等话语和意识形
态，因此需要教育工作者加以识别和应对。此外，如果教师培训中相关教育不足，那么这些意
识形态很可能在儿童很小的时候就对其产生影响。不幸的是，这令人担忧，因为格里格斯指
出，英国小学体育课的教学效果不佳（2012），从而增加了这些意识形态滋生的机会。

针对肥胖危机，加德警告说，教师们的一些应对措施，例如前文提到的那些不良案例，表明
他们缺乏专业思考，甚至可能违反职业道德。此类做法不太可能对人口肥胖或健康水平产生
任何“可察觉的影响”  （2006，第79页）。目前英格兰的体育国家课程被描述为“以表现
为主导的课程，并伴有行为主义倾向的教学方法”（索伯恩等人，  2011，第393页）。此前的
一份国家课程草案声称采用整体方法，并恰如其分地命名为“理解身体发育、健康和福祉”，
但随着2010年政府换届而被废弃。

了解各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并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应对它们。

如前所述，英格兰现行的国家体育课程受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影响。奥运会闭幕后，首
相戴维·卡梅伦发表声明称：“任何新的国家体育课程都将要求所有小学生参加足球、篮网
球和曲棍球等竞技性团队运动”（Griggs，  2015，第38页）。Griggs指出，该课程将体育置
于主导地位（2015），并且“对比赛，尤其是竞技团队的日益重视，如今已渗透到小学一年
级”  （ 2015，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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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英格兰国家体育课程“学习目的”所强调的那样，体育运动是体育课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们常常误以为体育课仅仅是体育运动。这会让低年
级的教育者感到困惑，因为儿童的运动控制能力尚未发育成熟，无法将多种运动
技能与比赛规则和策略结合起来。

这份国家课程大纲就是一个体育话语的例子，它“形成了一些关于体育教
育和运动的固有观念，但这些观念并非总是正确的”（Lynch，  2017，第82
页）。此外，国家课程大纲的“学习目标”还指出，“参与体育运动和其他活动的
机会能够塑造品格，并有助于培养公平和尊重等价值观”（教育部，  2013，第1
页）。教育工作者应该对这些说法提出质疑，而不是盲目接受。

科恩阐明道，“竞争的结构旨在产生一位冠军和众多失败者”  （1992，第109页）。正如本
章引言中分享的案例所示，不幸的是，许多孩子在开始小学一年级课程之前，就已经被反复
灌输失败的概念。

在解读英格兰小学一年级体育课程大纲时，课程目标表明，培养出的公民理
想是奥运冠军：他们“受到启发”，渴望“在竞技体育和其他高强度体能活动
中取得成功和卓越成就”（英国教育部，  2013，第1页）。然而，这种理想存在
的问题在于，对大多数男孩女孩来说并不现实，因此也造成了排斥现象。

关于体育运动和体育课的课程描述，例如英国课程中体育课学习目标部分所
列的描述，都是一些假设。虽然有些孩子可能通过体育运动获得这些结果，但对
许多孩子来说，这些描述与他们的实际经历相矛盾，而教师教学的局限性更加
剧了这种矛盾。

以学习阅读为例，让孩子玩复杂的游戏就像用小说来教幼儿拼读一样��这不符
合他们的发展阶段。

鉴于目前教师准备和体育教学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2014），期望所有在校儿童都能在竞技体育中取得优异成绩是否现实？
参与体育运动是否能培养每个孩子的品格？公平和尊重是否能为所有儿童带来
益处？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论述中处于什么位置，
又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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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体育运动不仅仅塑造性格；它塑造的正是对社会体系最有益的那
种性格。

然而，如前所述，有观点认为体育作为一门学科可能存在脆弱性（Tinning、Macdonald、
Wright  和  Hickey，  2001）。在英国，高质量的体育教育备受争议，因为有大量文献表明，
大多数教师缺乏教授体育的准备（Griggs，  2012，2015  ；  Lynch，  2015；  Lynch  
和  Soukup，  2017）。文献指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高质量体育教育五大支
柱中的第一项��‘教师教育、供给和发展’方面，英国似乎并未取得进展”（Lynch  和  
Soukup，  2017，第  8  页）。此外，体育课通常由体育教练教授，既不需要教师资格，也不
需要合格的教师（Blair  和  Capel，  2011；  Carney  和  Howells，  2008；  Smith，  
2013）。

教育。简而言之，这些观点并非基于研究证据。希基指出，关于体育运动的常见假设包括：

‧通过参与体育运动，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培养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态度；  ‧友谊、团队
合作、分享与协作是无可争

议的��

这些假设是理想状态，可以通过高质量的体育教学实施来提升，因为“研究目的”指的是高
质量的体育课程。更重要的是，高质量的教师能够有效地实施这些课程（Lynch，  2005，
2016，2017  ；  Lynch  &  Soukup，  2017 ）。

第  5  页）。

‧如果你愿意努力工作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你就能实现你的目标；  ‧男孩和女孩应享有平
等的机会和认可（1995  年，

参与的迹象；

这进一步强化了科恩对国家体育课程预设假设的批判。相反，“竞争会拖垮我们，摧毁
我们的心理，毒害我们的人际关系，并干扰我们的表现”（科恩，  1992，第114页）。科恩
将体育运动和竞争的倡导置于“将身体视为客体”的体育理念框架内，这种理念与为特定
类型的公民进行身体训练密切相关：

1058个当代问题：探索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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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受益者和掌控者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
让人们彼此视为竞争对手是有益的。  （1992，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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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科恩反对竞争的观点能引起英国儿童的共鸣，因为文献证实，英国的体育
课未能有效激发学生在校期间的体育兴趣，也未能鼓励他们在校外积极参与体
育活动（Griggs  &  Ward,  2012;  James  &  Brophy,  2019;  Sandford  &  
Rich,  2006）。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2016）开展了一项名为“参与”
（Taking  Part）的英格兰全境调查，研究了5至10岁儿童参与体育运动的情况。
2015/2016年度的调查结果（1096名参与者）显示，2016年7月，“与2008/09
年度或2014/15年度相比，各年龄组（5‑15岁、5‑10岁或11‑15岁）儿童参与体育
运动的比例均未发生显著变化”。这表明，英格兰新的体育国家课程以及政府向
英格兰体育协会拨款10亿英镑用于基层体育运动，并未带来任何改善（英国广
播公司[BBC]，  2017）。基于这些最新发现，我们认为有必要且及时地采用一
种全新的、整体性的体育教育方法。建议在学校早期阶段，运用整体性的社会文
化方法来解决不受欢迎的意识形态问题��本书多次提及此观点，并在第九章进
行了详细探讨。

他断言，并非所有孩子都喜欢竞争，并将竞技体育称为“失败工厂”，它不仅淘
汰了“不好的孩子”，也让许多“好孩子”失去了兴趣（1992）。这一论点尤其
引人关注，因为2015年威尔士一项涉及近1000所学校的11万名威尔士学生的调
查发现，“让体育运动和身体活动变得有趣，对于提高儿童和青少年的参与度至
关重要”（威尔士体育协会，  2015）。

文献回顾表明，体育课多年来有着不同的目的，而这些目的都源于政府或社会
的需求。目前，英国国家体育课程的制定是为了培养奥运冠军和年轻的竞技运动
员。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深入分析表明，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它都可能违
背其“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的目标。这引发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疑问，例如，四岁
儿童可能会接收到哪些潜在的隐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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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体育课上，学习应该挑战许多青少年（以及教师）对健康、体
能和体育活动的狭隘认知、误解和错误观念。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能
需要开发替代方法，无论是在职前教师教育中，还是在与健康体育教学
法相关的专业发展中。

本章旨在平衡英国国家体育课程中所呈现的观点。为此，本章建议教育者应意识到
影响体育和运动的现有社会文化因素。需要识别各种话语和意识形态；应阐明这些话
语的立场或背景需求，以及其不良方面。儿童是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因此，
需要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培养他们对自身选择的意识。社会文化方法要求教师接受相
关培训，了解这些因素以及如何最好地应对它们。

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接收到的信息会对孩子的“全面”发展产生不利影响。

简而言之，英格兰体育课程的国家课程在设计和实施方面可以而且需要改进。Cale  
和  Harris  (2019,  p.  13)  也支持这一观点：

学前班的孩子们应该享受运动的乐趣，因为这是他们的天性，教师应该利用这一点来
促进他们在各个领域的学习。他们不应该因为害怕变胖而锻炼，也不应该因为达不到
成年人对“健康”的期望而感到内疚。将孩子归类为超重是错误的，学校领导不应该允
许这种情况在学校发生。因此，建议英国国家体育课程采用全球范围内推行的建构主
义、整体性社会文化方法，这种方法强调身心合一的理念：身体、心理、精神和福祉。

1078个当代问题：探索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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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检索自https://unesdoc.unesco.org/images/
0022/002293/229335e.pdf 。

1118个当代问题：探索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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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学校的实施
社会文化方法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2266‑6_9

9

学校社区。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在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H、W  和）方面。

本文通篇讨论了这种方法，旨在为所有儿童提供包容性的学习体验，满足他们多
样化的需求。

探索社会文化方法，研究其演变过程以及

是动态的，是一种不断变化的状态（QSCC，  1999）。因此，它是

提倡采用社会文化方法；更具体地说，提倡采用社会文化方法，该方法“承认健
康行为与社会和文化密切相关”。

适合促进多维度的福祉
（经合组织，  2017）。社会文化方法“与一些将健康定义为没有疾病并强
调⋯⋯的历史观点形成对比”。

因素”  （Ruskin、Fitzgibbon  和  Harper，  2008  年，第  32  页）。此外，它

在很大程度上，身体健康”  (QSCC，  1999)。因此，社会文化
这种方法是被动地发展起来的；为了对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医疗手段。

最适合在学校实施的措施与优质体育教育（QPE）的学校实施要素相关（参见
图1.1）。社会文化

它认识到健康的生理、社会、情感、心理和精神层面，以及这些层面之间的相互作
用和健康。

体育）整体课程的最佳实施方式是采用社会健康模式

©  作者  2019
T.  Lynch，体育教育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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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维度，“孩子们在这里通过互动学习，并接受和运用他们的规则和价值
观。”
自身的文化群体”（Arthur等人，  2015，第99‑100页）。社会文化

儿童”  (Frost,  1992,  p.  48)。因此，如前所述，QPE  必须在幼儿时期开始，采
用包容性的、整体性的社会文化方法。

在教育领域，因为“单独看待健康问题存在局限性”。

林奇详细阐述了社会文化方法是如何被引导并发展成为一项政策的。
在澳大利亚教育背景下，提供平衡和倡导

玩耍的好处在于能够“发展想象力和智力”，

在解决健康问题方面”  (Ruskin  等人，  2008  年，第  32  页)。

传统上公共卫生领域采用的方法和行为方法

对于教育中的建构主义和批判性方法：

Dockett  和  Farmer（ 2015）指出，由于儿童天生具有游戏结构，因此通过运
动进行学习能够提高他们的兴趣。“游戏”是儿童自然而然的天性。

婴儿和幼儿的语言、社交技能和感知运动能力

社会文化视角认为，课程应该与儿童的世界和日常兴趣联系起来（Arthur,  
Beecher,  Death,

在健康和福祉方面做出明智的决定

该课程大纲秉持社会文化视角，认为“社会心理学、教育学、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
应相互融合”。
与解剖学、生理学和生物力学等生物物理科学相结合，为学习领域提供信息”（Macdonald
等人，2000，第6页）。这种方法

公平和支持性的环境。这些原则是课程大纲的基础。

（QSCC，1999b）。（Lynch，  2017，第6页）

了解并意识到自身所处环境中存在的这些力量。
也促进了社会正义（QSCC，1999a），使社会成员能够

并指导课程设计和实施。它们体现在以下原则中：

重点学习领域强调多元化的社会正义原则，

包容性课程旨在最大限度地为所有学生提供教育机会（QSCC，1999c，第1页）。因此，人
们得到了帮助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被描述为“渐进的”（Macdonald，  2012，2013 ）。

受各种自然、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

Tinning  和  Fitzclarence  在文献中支持了这种方法。
（1992年）当时考虑了体育教育危机

教师意识形态的观点（Kirk  &  Macdonald，  2001）。

此外，社会文化视角所体现的深度，

各州和地区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课程设置差异很大。

体育教育常常将身体视为客体，而不是“整体”。

社会文化视角的引入承认儿童

在地方和全球范围内都会产生影响”（Macdonald，  2013，第102页）。因此，

以及影响他们身心健康的各种环境因素（QSCC，  1999）。因此，体育教育需
要采用“整体性”的学习方法。纵观历史，

所有学生都应成为积极的学习者，并在学习过程中质疑那些被视为理所当然的
关于体育活动、健康习惯和机会的观念。

（Lynch，  2014a，第513页）。随后，这种影响也同样存在。

国家课程（2013）以社会文化视角为基础（ACARA，  2010）。

1994年国家声明和概况“渗透到实施过程中

澳大利亚国家课程框架支持批判性探究

课程设置应具有文化内涵。然而，课程改革向社会文化方向转变的进程缓慢且
进展缓慢。

文献中一直关注到，澳大利亚并非所有州和地区都已为教师做好教授整体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的

准备（Lynch，  2014a，  2014b）。

[建构主义和批判性方法]；“能够吸引学生的内容和教学法

1159.  社会文化方法及其在学校中的应用

体育
社会文化方法论的演变

他们自身和他人的健康和福祉。（ACARA，  2012  年，第  5  页）。

影响健康和福祉的政治因素。这样做，学生们将

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将以其多学科基础为基础，引导学生学习质疑社
会、文化和⋯⋯

探讨包容性、权力不平等、习以为常等问题。
假设、多样性和社会正义，并制定策略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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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通过技术和医学手段对体育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科学论述与人体运动
的生物物理学基础尤为相关。科学对教育的影响始于1957年10月4日第一颗人造
卫星“斯普特尼克”发射之后。与当今的担忧类似，当时人们认为学校培养的科
学家数量不足，因此财政支持转向了这一目标。在此期间，体育课程逐渐“技术
化”（Kirk，  1988） ，新的体育课程体系侧重于生物力学、运动生理学、运动医
学、运动心理学和运动史（Kirk、McKay和George，  1986）。

如前所述，影响身体客体哲学的论述涵盖军事、科学、健康和体育等领域，这些
论述体现了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健康主义、个人主义和中胚层主义等意识形态
（参见第83页）。这些意识形态常常向儿童传递错误信息，很多时候，这些错误
信息并非有意为之，或者教师对此毫不知情。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并未记录在课程
文件中，而是通过社会中的各种媒介进行传授和学习，这被称为“隐性课程”。
隐性课程指的是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无意间习得的知识和态度（Kirk，  1992；  
Lynch，  2005）。

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批判性地审视体育教育领域的文献和不言而喻的假设，可
以说明社会文化方法的合理性。

军事话语中包含了通过队列训练和锻炼来进行的体育教育。这种军事化的训
练方式在1911年至1929年间存在于澳大利亚的学校中，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全国性的体育训练体系。柯克和斯皮勒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学校化”而非“教
育”的时期，因为“体育教育深深地卷入了驯服顺从的身体、了解身体并塑造身
体以适应特定环境和实现特定社会政治目标的计划之中”  （1991年，第108
页）。

健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和体育教育都产生了影响。克劳福德将健康
主义描述为“一种主要旨在调节身体大小和形状的个人努力和自律”  （1980，
第366页）（参见第100页）。体育话语中也发展出了一些关于健康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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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量的体育课程能够激励所有学生在竞技体育和其他高强度体能活
动中取得成功和优异成绩⋯⋯
参与体育运动和其他活动的机会能够塑造性格，并有助于培养公平和
尊重等价值观。

9.  社会文化方法及其在学校中的应用 117

虽然竞技可以以包容的方式进行，但多年来，体育教育中“归属感、存在感和成
长感”的理念并非总能实现，尤其是在教学质量低下或缺乏同理心的情况下。社
会文化方法与“身体作为客体”的理念以及随后的行为主义教育方法截然相
反。简而言之，社会文化方法在实践中能够实现高质量的体育教育，并需要高素
质教师进行高质量的教学实施。

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并非总是如此。英格兰国家课程“体育教育计划”（教育
部[DfE]，  2013）明确规定了第一阶段（5‑7岁）和第二阶段（8‑11岁）体育学
科的“学习目的”：

社会文化教学法要求开展包容性强、富有创意的活动，以满足班级中不同能力
和需求的学生，从而成功地让所有学生都能享受其中、积极参与并迎接挑战。在
体育课中采用这种方法对教师来说可能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在他们感觉准备不
足的情况下。然而，这种方法至关重要，因为研究表明，幼儿时期（学前班和小学
低年级）是学习和完善基本运动技能（FMS）的最佳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高质量的体育课优先考虑：身心健康（包括身体、社交、情感、
认知和精神）；提供多样化的体育学习机会和指导；重要他人对活动和学习表
现出兴趣；提供积极和令人鼓舞的体验；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培养基本运动技
能；符合儿童发展阶段；引人入胜且充满乐趣；具有包容性；并使所有儿童都能
取得成功（Lynch，  2005）。最后，儿童彼此尊重，并消除任何社会误解。

社会文化方法在体育教育实践中是什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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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师在采用社会文化方法开展体育教学时，面临着创造性的挑战。
始终要以保持包容性为目标，满足班级中不同学生的需求。这说起来容易做
起来难，也是当今体育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教师能否运用各种策略来满足
所有学生的需求，同时又能让他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积极参与并迎接挑战，
体现了教师作为一名优秀体育教师的精湛技艺。此外，我们鼓励教师在设计
包容性运动活动时发挥创造力，并提供循序渐进、符合学生发展阶段的学习
体验。

这是体育教育中另一个需要教育者关注的社会文化层面。如果并非所有儿
童都有机会发展所需技能，那么开展某项游戏或改良运动就不能算是包容
性做法。学校的此类做法需要认真审视，因为那些有相关经验的儿童往往比
那些没有经验的儿童更受优待。

教师应以敏感的方式处理各种观念/话语。建议采用以下方式实施QPE：社
会文化方法；将运动/身体活动作为H、W和PE的核心；教师倡导社会正义；以
及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和教学方法（建构主义），强调学生解决问题、做
出决定并采取行动来促进健康（QSCC，  1999）。

支持性研究表明，不幸的是，许多儿童在中学开始时基本运动技能有限
（Barnett  等人，  2013）。

要全面了解优质教育的实施情况，首先要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促进健
康与福祉的教育战略》入手：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体现了：

118 T·林奇

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教育与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需要采取更全面的学校健康方法，并
在各部门之间开展协调行动。全球教育

学校模式和优势导向
全校参与模式：促进健康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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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参与式方法是指“超越课堂上的学习和教学，渗透到学校生活的方
方面面”。

(HPS)全球倡议：

‧文化、精神和环境：通过“隐性”或“非正式”课程促进学生和教职员工的
身心健康，包括领导实践、学校的价值观和态度，以及社会和物质环境。

‧学习与教学：运用课程培养学生关于健康和福祉的知识、态度和技能。  ‧
与家庭和社区建立伙伴关系：积极与家庭、外部机构和

更广泛的社区互动，以促进对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和福祉的持续支持。

（英国公共卫生署，  2014  年，第  10  页）其中包括：

这项全球政策与教育的目的密切相关��即实现所有途径（参见第  30  页）。
此外，“学校是促进健康饮食、体育锻炼和活动的重要场所，这可以通过包
括技能教育在内的全校方法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6  年，第  
14  页）。

一些学校采用“健康学校”或“促进健康的学校”方法，以帮助将全校方法
转化为实践，并提高学生的健康和教育成果（英国公共卫生署，  2014  年，
第  10  页）。

“健康学校”一词源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促进学校”计划。

“第一倡议”将健康视为优质教育的核心成果之一，《仁川宣言》指出，
优质教育“培养公民的技能、价值观和态度，使他们能够过上健康充实
的生活，做出明智的决定，并应对本地和全球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2016年，第6‑7页）

健康促进型学校的概念在国际上得到发展，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开展相
关项目，支持学校及其社区采取更好的健康行动。它与世界卫生组织的
学校健康倡议相辅相成，后者为促进学校健康提供了有力支持。

1199.  社会文化方法及其在学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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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世界卫生组织，  1996年，第2页）

国家课程文件中概述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tusfor  动员和加强学校健康促进和教育

1999年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大纲以及后来的2013年澳大利亚课程（健
康与体育教育）的基础与此密切相关。

HPS  于  1994  年在澳大利亚发展起来，与  1999  年  HPE  课程文件的制定和实施
时间大致相同。

健康的学校环境、提供适当的健康服务以及
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健康课程，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开展活动。（世界卫生组织，  1996年，第2页）

健康促进学校（HPS）原则（小学教育中心，  1998；  Lynch，2013c）。澳大利
亚健康促进学校协会成立

健康促进型学校是指学校社区所有成员共同努力，为学生提供促进和保护其健康
的综合性、积极的体验和环境的地方。这包括

家庭和更广泛的社区参与促进

programs/healthy‑schools‑program）；健康学校项目（http://
www.projecthealthyschools.org/）；促进健康的学校新项目
新西兰（https://www.cph.co.nz/your‑health/health‑promoting‑schools/ ）；澳大利亚健康促
进学校（https://www.achper.org.

伦敦（http://www.healthyschools.london.gov.uk/）。
au/advocacy/australian‑health‑promoting‑schools）；以及健康学校

欧洲健康（SHE）网络（http://www.schools‑for‑health.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促进学校”理念影响了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
的发展，
采用了林奇（2016，第93页）所描述的社会文化方法：

HPS  和健康学校模式（全校方法）正在

HPS  的定义可以证明这一推论：

采取行动并在国际上倡导。其中包括：学校

eu/she‑network）；健康学校网络（http://www.healthyschools.
org/index.html；  https://www.cdc.gov/healthyschools/index.htm；  https://
www.clintonfoundation.org/our‑work/alliance‑healthier‑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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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提供了一种“合适的方法，因为它涵盖了学校环境内外的一系列影响因素”
（O�Dea  &  Maloney，2000，第4页）。健康促进学校（HPS）模式包含三个相
互重叠的要素：（1）课程、教学和学习；（2）学校组织、精神和环境；以及（3）伙伴
关系和服务。这些重叠的组成部分“需要被视为一个整体，而不是彼此独立的实
体”（澳大利亚健康促进学校协会，  1996，第1页）。在三个要素中实施这些要素
可以更全面地促进健康（世界卫生组织，1994），因此为健康促进体育教育
（HPE）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一个理想的框架：增强个人发展；发展体育活动的概念
和技能；以及促进个人和社区的健康（昆士兰州政府，2003c）。（Lynch，  
2016，第93‑94页）

健康促进学校（HPS）理念的提出是为了促进教育中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  
1996）。健康促进学校模式涵盖了项目实施，因为它描述了在课堂之外实施健康
教育的广泛、整体框架（昆士兰州政府，2003b）。

这种方法肯定了所有学生及其社区都拥有独特的优势和资源，这些优势和资源可
以被培养以提升自身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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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要素与QPE的要素直接相关（图1.1，参见第11页），并以社会文化
方法为基础。特别是第三个要素��伙伴关系和服务，英国公共卫生署将其描
述为“积极主动地与家庭、外部机构和更广泛的社区合作，以促进对儿童
和青少年健康福祉的持续支持”  （2014年，第10页）。社区伙伴关系是
“优势视角”教育方法的一部分。根据澳大利亚课程，优势视角方法是情境
性的（参见第11页）。

如上文“全校方法属性”所示（英国公共卫生署，  2014  年），  “促进健
康的学校是指在言行举止中都体现出对提升学校社区所有成员的情感、社
交、身体和道德福祉的支持和承诺的学校”（小学教育中心，  1998  年，第  
2  页）。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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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H、W  和  PE  中基于优势的方法的研究发现，社区伙伴关系确实提供了“提高
活动有效性规模、降低交易成本、汇集资源和工具（否则这些资源和工具只能由
一个行动者获得）的机会，并且有助于相互理解（否则无法适当理解）的观点”
（Leising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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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1996)。健康促进学校：健康促进学校区域指南制定��行动框架��西
太平洋区域办事处。菲律宾马尼拉：作者。

摘自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06847/
Health_promoting_sch_ser.5_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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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澳大利亚不同规模的小学；
a.  小学案例研究：来自三个案例的定性深入数据

如第一章所述，本研究著作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与“整体性”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的准备和实施相关的各种研究项目。这些主要为定性数据，收集自世界各
地，包括大洋洲、美洲、欧洲和中东。

本研究旨在探究如何将身体维度融入体育活动，从而更好地促进学生的身心健
康。身心健康是一个复杂的多维概念，无法通过单一领域的单一指标进行准确衡
量（Borgonovi  &  Pál，  2016）。因此，为了准确监测身心健康，“必须考虑其
多维特性”（OECD，  2017）。  “体育与身心健康”的研究涵盖了多个维度，并
已开展了多项相关研究（参见第11、12、13和14章）：

包括美国九个州；
b.  问卷：针对教育工作者的定性问卷代表‑

10
方法论：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
10.1007/978‑3‑030‑22266‑6_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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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本次定性研究采用解释主义方法，并以建构主义范式为基础。鉴于对体育教育领域的理解、
政策的清晰度和实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教师和学生（Gardner  &  Williamson，  1999），
这一理论框架最适用于研究（a、b、c、d  和  e）。参与者分享了他们在各自背景下的经验和
观点，这些经验和观点本身并无对错之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不同国家和地区在课程设
置、政策和体育术语的运用方面存在差异。

c.  职前教师教育（ITE）案例研究：来自英国一所公认示范（Ofsted  评级为“优秀”）的职
前教师教育体育课程的定性深入数据；d.  教师培养：在中东一所国际学校开展的定性案
例研究，调查负责教授

小学生体育的中学体育教师；

e.  全国调查：从一项涉及约  400  名澳大利亚小学公立学校校长的大型事后实证调查中收集
的定性和定量数据。

诠释性视角假定存在变化，并且我们生活在一个不断变化的世界中（Glesne，  1999）。
它强调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变化与发展（Sarantakos，  1998）。鉴于多年来影响体育教育
领域的各种话语、意识形态和哲学，这种视角最为适用。就实践者对健康、工作和体育教育的
看法而言，预计会出现积极和消极的双重结果。这一假设基于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在“定性
研究中，研究者通常是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主要工具”（Merriam，  1998，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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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人口统计特征，以其入学人数衡量的规模为依据

通过捕捉以下信息来构建意义的方法：

学生）。这三个案例研究被选为具有代表性。

一所规模较小的小学（学生人数少于200人）；一所中等规模的小学

每个学校/案例中都进行了三次焦点小组访谈。

一所学校（200‑400名学生）；以及一所规模较大的小学（超过400名学生）。

参与人数。三个案例研究的地点：一个小型‑

焦点小组由来自早期教育班级的代表组成，一个小组由⋯⋯

人数、地理位置和社会经济地位。

建构主义认识论将研究框架设定为意义建构。

分别选取学校中年级一个班级的代表和高年级一个班级的代表。最大变
异

对值得关注的教育活动、项目或系统的描述

所采用的方法是为了确保细节的精确性。

每所学校的背景都是“评估性”和“多案例研究”（Merriam，  1998）。
本研究旨在探讨昆士兰州健康、体育和体育（HPE）课程大纲在三所不同
水平的小学中的实施情况。

它是通过与参与者互动交流，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并诠释这些经历而发
展起来的。

这项研究是一个故事叙述案例研究，因为它具有“叙事性和描述性”。

所选择的理论框架是半结构化和焦点小组访谈、反思日志、观察和文件分
析（表10.1）。

表征（Glaser  &  Strauss，  1967）涉及“识别和寻求”。

经过仔细分析后，告诉感兴趣的听众”（Bassey，  1999  年，第  58  页）。

观察

10.  研究方法：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解释主义理论视角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

访谈；焦点小组

认识论

反思日记

表  10.1  (a)  小学案例研究（澳大利亚）的研究框架

数据生成方法：访谈；半结构化

文件分析

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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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是否实施  HPE？

本研究开展前已获得两项伦理许可。

由研究问题衍生出的分析性问题能够更批判性地生成数据：

‧学校有哪些现成的资源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本研究已获得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和布里斯班天主教教育局（BCE）的伦理许可。随后，
所有案例研究学校的校长、参与研究的教师以及学生家长均已同意参与研究。为确保研
究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了三角测量法，即运用多种视角来阐明研究意义。

‧需要采取哪些实施策略来优化福祉？

‧学校教师是如何实施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的

“从中挑选出能够代表本研究关注特征最广泛范围的学生代表”（Merriam，  1998，
第63页）。本研究采用最大变异代表性抽样法，通过问卷调查，选出四名对体育活动兴
趣浓厚的学生代表（两男两女）和四名对体育活动兴趣不大的学生代表（两男两女）。
问卷结果由班主任核实确认。

产生数据的补充研究问题包括：

‧教师对健康、体育和体育关键学习有何看法

教过吗？

‧儿童对  HPE  关键学习领域的看法是什么？

本研究的总体研究问题是：

‧健康与体育教育这一关键学习领域目前的情况如何？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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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考虑到研究问题，本样本中最合适的数据收集方法是问卷调查（Kumar，  
2005）。开放式问题的非正式访谈结构被认为灵活、探索性强，更像一场对话
（Merriam，  1998），使得“每个受访者都能以独特的方式定义世界”这种形式成为
可能。

（Stake，  1994）。这些多种看法是通过观察和访谈各种参与者而获得的。

本研究旨在调查文献中提出的关于体育教育相关术语在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实施中
的不确定性和混淆问题，在实践者中是否存在。为此，我们决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行
访谈（表10.2） 。研究地点选在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州
拥有独立的教育课程政策制定权，而且正如文献所指出的，似乎存在许多术语用来指代
传统的“体育教育”（参见第六章）。访谈是收集定性数据的常用方法（Merriam，  
1998）；  “标准的面对面访谈有很多种形式。问卷调查就是其中之一，受访者会收到
书面问题，并被要求在方便的时候作答”（Bassey，  1999，第82页）。

提出开放式问题的其他好处是，参与者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从而提高了可比性。

（Merriam，  1998，第  74  页）。参与者被问及一个与  PE  术语相关的开放式问题，受
访者用自己的语言记录答案，自由表达自己（Kumar，  2005，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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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主义

表  10.2  (b)  问卷调查（美国）的研究框架

开放式问题

认识论

访谈/问卷调查
理论视角

10.  研究方法：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数据生成方法
研究方法

建构主义

（b）问卷调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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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作为一个强有力的组合来推广，还是会以
牺牲健康教育或体育教育为代价？

关于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实施的问题被发布在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协会
（SHAPE  America）的在线交流平台Exchange上，作为讨论主题。Exchange是一
个现代化的在线平台，SHAPE  America的会员使用该平台分享想法和见解、讨论主
题、交流信息和资源。该问题是：

这种方法可以提高受访者的回答质量，并减少访谈者的影响（Patton，  1990）。
此外，考虑到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及受访者“分散在广阔的地理区域”（Kumar，  
2005，第127页），这种方法是一个理想的选择。体育教育从业者书面表达能力强，
且工作繁忙，这是不言而喻的。

文献中提出的基本实施问题以及为分析提供的指导意义包括：

虽然未披露具体日期，但提及了地区以体现人口代表性。所有九位回答问题的教
师均被选为参与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代表了不同的地区：五位小学教师、一位初中
教师、一位高中教师和两位大学教育工作者。

这项研究调查了英国一门屡获殊荣的小学体育教育专业课程/项目（被英国教育标
准局Ofsted评为“优秀”）如何为教师资格考试（ITE）学生做好准备。该课程被英
国教育标准局（Ofsted）评为“优秀”。

‧体育教育/健康体育教育的实施结构是怎样的？  ‧从业者如
何区分体育教育术语？  ‧当代体育教育中存在哪些论述和意识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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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英国初始教师教育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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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论视角

观察

认识论
解释主义

研究方法
数据生成方法：访谈；半结构化

反思日记

（英国）

10.  研究方法：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表  10.3  (c)  职前教师教育  (ITE)  案例研究的研究框架

文件分析

案例研究

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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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起，我们将确保所有工作都以证据为依据。  （http://www.

技能。我们直接向议会报告，我们独立公正。我们检查和监管照顾儿童和青少年
的服务机构。

Ofsted是英国教育、儿童服务和教育标准办公室。

以及为各个年龄段的学习者提供教育和技能的人们。

ofsted.gov.uk/about‑us）

日志、观察和文件分析（表10.3）。

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指出，“定性研究的研究人员通常是数据收
集和分析的主要工具”（Merriam，  1998，第7页），并指出

调查此类课程特点（包括已确定的合作关系）

我们特意选择了一个在英国拥有成熟合作关系的成功项目/课程，并将其确
定为合适的案例研究对象。
在调查体育教师培训课程时，进行在线研究，以确定哪些课程的毕业生符合资格。

（教育学院）一位在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方面具有专长的专家，未能找到

专门关注和专攻小学教育的PETE

计划与实际发生之间的差异（Ander‑son，  1990）。

成为具有体育专长的全科小学教师。这位研究人员受聘于一所澳大利亚大学。

之所以选择该案例研究大学课程，是因为它与当地学校建立了牢固的合作
关系。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

当时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初级课程。也就是说，一门课程

澳大利亚不存在（Lynch，  2013）。
所采用的方法是为了确保细节的精确性。

所选的理论框架为半结构式访谈和反思性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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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
（d）小学健康/体育教师培训（卡塔尔，

本案例研究的对象是一所面向3至18岁学生（小学和中学）的英国国际学校。之所以
选择这所国际学校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是因为其教师拥有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教师教
育资格证书（ITE）。

‧受过中学教育培训的健康/体育专业教师对在小学教授健康/体育有何看法？

研究人员观察了以下内容：面向潜在学生的开放日活动（包括课程负责人提供的课程相关信
息）；对潜在学生的面试；与在读学生讨论课程；与课程教师培训师（两位讲师和一位技术助理）
合作并观摩课程；咨询参与小学教师教育课程的两位大学讲师并进行半结构式访谈。研究人员还
与教师教育课程负责人和教育学院国际协调员举行了会议和讨论。此外，观察还包括走访当地合
作小学并与教师进行交流。

该研究已获得研究人员所在单位莫纳什大学人类研究伦理委员会  (MUHREC)  
的伦理许可。此外，该研究也已获得英国大学的许可，允许招募参与者并开展相关研
究。

具体调查内容：

学校所有八位体育专科教师都被邀请参加，并从中选出了六位表示感兴趣的体育
专科教师。观察‑

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中学体育/健康教育专业教师在小学教授体育/健康教育的准
备情况。

这所定性研究学校位于中东的卡塔尔，

为了在选定的理论框架内实现细节的精确性，所采用的方法是半结构化访谈、反
思日志和观察（表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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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问题让校长（负责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封闭式问题
则由他们选择回答。

以田野笔记的形式记录在反思日记中。
为了支持半结构式访谈，我们进行了多项研究，并且

学校旨在提高学生的幸福感（表10.5）。
本研究采用解释主义范式，因为教育领导力以及校长（或称校长）

的角色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

研究人员受聘。此外，还获得了英国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许可。

这项实证研究调查了学校校长（负责人）对公立小学体育教育质量的
看法。

实施。

探讨如何更好地培养小学阶段的体育与健康教育（HPE）专科教师
最能描述他们学校的类别。该项目的目标是

该研究已获得MUHREC的伦理许可。

并建构：“社会现实是由参与者建构的。”

学校获得了招募参与者和开展研究的许可。

已实施。数据收集采用事后调查，并融入解释主义范式。问卷设计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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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数据生成方法：访谈；半结构化

研究方法

表  10.4  (d)  教师培养（卡塔尔）研究框架

反思日记

建构主义
解释主义
问卷

案例研究

理论视角

建构主义

10.  研究方法：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表  10.5  (e)  全国调查（澳大利亚）的研究框架

数据生成方法：事后调查（定性和定量）

观察

研究方法

认识论
理论视角 解释主义

认识论

（e）全国调查（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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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获得伦理许可的机构是MUHREC。随后，

问卷调查的是不同的背景，不同的故事，而这

设计（Cohen、Manion  和  Morrison，  2007）采用混合方法

体育与健康教育是在学校的背景下进行教授和学习的，因此

本研究已获得澳大利亚所有州和领地政府教育部门（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
士州、昆士兰州、塔斯马尼亚州、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
州）的伦理许可。

这些故事（Merriam，  1998）。诠释学家致力于倾听。

本文采用解释主义数据分析策略来研究这些问题。

校长（负责人）参与者分享了他们的故事，讲述了他们如何

方法。事后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

https://www.australianschoolsdirectory.com.au/数据库被用于

研究方法为叙述性/描述性分析。每个案例研究和

（ACARA）  https://www.myschool.edu.au/，国家教育局https://
www.education.net.au/以及澳大利亚学校名录

澳大利亚和北领地）。“说明信”中明确指出，填写问卷是自愿的，校长没有义
务同意参与。

为实施提供宝贵见解。“我的学校”网站

探索（归纳研究）；因此，这些调查是事后进行的。

时间和教师资格/培训。

澳大利亚政府学校的一部分被选为参与者，代表了每个州和领地、地区和规模。

分析策略能够将重点放在沟通上

事实设计调查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发现的问题

他们的社会环境”（Glesne，  1999）。这一理论框架能够

获取大量学校和校长（负责人）联系方式样本。该样本包含来自不同地区的  
376  位校长。

（Bourke，  2005‑2008 ）。这些问题都与资源密切相关，

通过这种解释主义范式，已经存在的意义是

学校体育调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参议院调查结果（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  1992）以及相关文献（Lynch，  2005‑2007  ；  Morgan）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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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使用惠灵顿的分析方法，对每个案例研究/调查区域的数据进行分析

10.  研究方法：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按学校规模分析）

区域分析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再次使用惠灵顿的分析表进行跨案例分析。
花费时间分析整个故事或故事片段（调查是

表10.6数据分析过程

针对每个案例提供叙述性/描述性分析报告。
研究/调查区域

第四阶段：针对跨案例研究/调查状态提交的叙述/描述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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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的故事，他们对所体验世界的看法（Taylor  &  Bogdan，  1998）。研究
者试图通过解读报告的经历来捕捉这些故事，并以此来阐释学校文化。

访谈、观察和日志记录（针对每个案例研究），

定性数据分析方法结合了归纳式类别编码和

如果存在意义相似的单位，则创建一个新类别。如果没有意义相似的单位，则创建一个新类别。

分析方法经过精心选择，旨在阐明每个故事/案例。

用于分析定性数据”（Wellington，  2000），  （图10.1）。这是

使用惠灵顿六阶段简化版“恒定比较法”分析了每个调查区域的问卷。

随后进入第二阶段（表10.6），其中每个病例（及调查区域）均在报告中进行
了描述。采用的是持续比较法。

理解和其他收集的数据，最终形成一个学习过程

同时比较所有获得的意义单元（Glaser  &

已形成（Maykut  &  Morehouse，  1994）。

针对每个案例研究背景（以及问卷调查区域），采用叙述性/描述性报告。在第
一阶段（表10.6），每个

对于读者和研究者而言（Glesne，  1999）。叙述/描述

可以通过管理来最大程度地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

一个学校/学区（Merriam，  1998）。分析过程包括

本解释性研究旨在确定物理维度“如何”

（Strauss，  1967）。每当选择一个新的意义单元进行分析时，它

这些联合研究项目采用了多个案例研究（以及问卷调查）；因此，需要收集
和分析来自多个案例的数据。

与所有现有单元进行比较，随后进行分类和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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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归纳式、多案例研究旨在构建跨案例的抽象概念”（Merriam，  1998，
第  195  页）。重复相同的分析过程，惠灵顿的六个阶段被用于分析案例研究的
数据（调查数据根据学校规模进行分析），并在第四阶段（表10.6）再次以叙
述/描述性报告的形式进行报告。

第三阶段（表10.6）；跨案例分析始于每个案例/调查区域的分析报告完成
后（第二阶段，表10.6）。

因此，分析是一个迭代的过程（Dey，  1993）。在跨案例和区域分析中，研
究者通过迭代来寻找案例研究/调查区域中共同的过程。关联情境上的相似性
可以发展出更精细的描述和更有力的解释（Miles  &  Huberma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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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理解定性数据的一般阶段（Wellington，  2000，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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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的自信心和知识

个人发展方面的情况比健康方面要好
。

只是个人发展似乎与一些宗教教育成果很契合
。

是的
，

整合个人发展固然好
，

但这很难
。

你们是否将课程与健康计划整合或联系起来
？

我们尝试这样做�
�

我想这在个人发展方面做得更多
。

表
  

10
.7

访谈记录编码

‑   ‑  ‑  

我对它了解得并不透彻
，

所以很难说我喜欢什么不喜欢什么�
�

就我所看到的而言
，

我喜欢它的编排方式
，

因为它很容易理解
，

容易阅读
，

而且我喜欢它健康与体育课程大纲的编排和结构
，

这三个方面被纳入了拥挤的课程体系中
？

访谈记录

‑  

P 
 

体育活动
，

是的
。

就健康和个人而言
‑  HP

E
专家 ‑  

你觉得健康与体育课程的哪些方面最吸引你
？

编码 负责各学科领域的教师

因为我在这方面经验不多
，

所以我不太清楚学校是如何满足这些需求的
。

每周有40分钟时间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

我们这里比较幸运
，

因为我们有一位HP
E

专家
。

那么
，

体育活动呢
？

发展方面
，

这部分内容由课堂教师自行规划
。

个人发展方面
，

我们之前的一些单元
，

特别是宗教教育和一些社会与社会教育单元
，

都包含这部分内容
。

至于健康方面的个人发展
，

基本上可以融入到你的日常教学计划中
。

你可以选择与你的合作教师一起进行
，

也可以选择在自己的班级中安排个人发展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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